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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方便品》之八 

開權顯實 

遠參老法師主講 

 

「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來 

      時乃說之，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 

佛對舍利弗說：還有一件事也要對你講，此事非常寶貴，你一定要注意。

你知道嗎？「如是妙法」我未講，快要講了。這些是「妙法」，是什麼「妙

法」，你慢慢聽就會知道。這種「妙法」，不只是我，所有佛都不是隨便對人

講。「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合時機才講，並不是常常可以講，要相當的時期才

可以講。此事謹慎萬分，是非常秘密，是佛所護念。好比什麼呢？好比「優曇

鉢華」。  

「如優曇鉢華」這個「鉢」字讀「波」。「優曇鉢華」在前面講《妙法蓮華

經》經題時已講過，是蓮華，這是特別的蓮華，生於陸地，有佛出世，遍地都

是此華，不是真蓮華，只是樣子像蓮華，又大又香，色彩又優美，持久都不凋

謝，又可算是瑞應，佛出世就會有這樣的華。 

這部《法華經》，你們若能聽到，你的好處就是將來長久見佛、長久親近

佛、長久聞佛講《法華經》，無論那一尊佛都會為你授記成佛。 

釋迦佛說：現在你聽我所講，我都為你授記作佛，是這樣寶貴，「如優曇鉢

華」那樣難得。你不是時常都有機會聽。你說優曇華是不是很寶貴？你以為時

常都有優曇華？不會呀！ 

這句話是叮囑你要尊重，佛未講之前就要如此讚歎這個妙法，稱為《妙法

蓮華經》，就是這個意思。你用那些什麼蓮華來解釋，作為譬喻妙法，全部都是

冤枉。 

  佛這次如果不讚美妙法，他們各人隨便地聽，都不覺得有什麼寶貴。佛就

預先對他們講寶貴之處，他們應該要注意。 

  我們讀經的人，對此事就絕對沒有這種認識，只會說：所謂妙法，我都未

曾明白你的意趣，你的妙法究竟怎樣講，我一點意思都沒有，一點印象都沒

有，怎樣寶貴呢？什麼叫做「優曇華」？我也不知，什麼「諸佛如來時乃說

之」？我也不知。 

  我們當然不知，不過，佛在世時各人聽到，他們都未償說不注意。這是很

扼要的話。 

「時一現耳」，就是「優曇華」。「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合時候就講，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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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就不再講；就如「優曇華」出現之後，就不再出現。此段經文應該這樣解

釋。 

「舍利弗！汝等當信佛之所說，言不虛妄。」 

你們要信佛所講，這個是妙法，句句都是真實，不是虛妄，真是「世尊法

久後，要當說真實」。你們要「當生大信力」，不可以隨隨便便。這句是叮囑舍

利弗等人，叮囑你們「諦聽」，叮囑你們「善思念之」，叮囑你們善聽，處處都

是這樣叮囑你們。你們的根基全部打好了，然後佛才講。 

  然後佛講什麼呢？佛提出前面的八個字來講，前面歎諸佛「隨宜說法，意

趣難解」，佛就把這八個字解釋給你們聽，作為回答舍利弗所請所問，也作為解

釋我釋迦佛歎佛智的原因。 

「舍利弗！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 

這八個字，舍利弗你要明瞭，如果這八個字不明瞭，聽了下面所講，就應

該明瞭，這就前後相顧。前面是八個字，隨後就不止，再解釋給你聽就更多；

但相顧起來、歸結起來，仍然是講這八個字的結晶，就是「開權顯實」，令你知

道「隨宜」所說的法是權，令你知道「意趣難解」的「意趣」是屬於一乘。你

們這些人要知道自己是一乘菩薩，佛為一乘菩薩出世，為一乘法出世；為一大

事因緣，就是為一乘法，也是為一乘道德出世，你就要好好地聽我釋迦佛講這

八個字。 

  然後，佛就解釋這八個字，從簡單略為來講「隨宜」者，佛的方便力

「隨」三乘人之機，適合就謂之「宜」。「宜」者，那件事是這樣，就這樣講，

謂之「宜」。「宜」即是適當，每樣事情都適當。 

我們講話，當然要適當，你如果講得不適當就很麻煩，講了也無益，你講

多也無益；你要講得妥當，講得適當謂之「隨宜」。佛為「能隨」，眾生為「所

隨」。佛能隨你的願力、隨你的所好、隨你的根機、隨你的習慣、隨你無量劫裡

的力量，全部都隨你。講「隨你」者，是不隨我，你就不能隨我，我就能隨

你。 

在另一方面也可以這樣講，我隨佛，我隨佛所講，我每樣都答應接收，我

豈有不是隨佛？我為「能隨」，佛為「所隨」，反過來講也可以。在眾生三乘那

一方面來講，三乘人聞法者，三乘人為「能隨」，佛就為「所隨」。 

佛是說法者，在根機那一方面來講，佛為「能隨」，根基那方面為「所

隨」。這些是一定的，法為「能隨」，機為「所隨」。這些全部是連起來的，有

人，有法。人者，是佛及聽眾；法者，佛所講的，大眾所聽的，就謂之法。法

就是法門、法理、修行的法、合理的法、果上的法、因中的法，就是三乘因果

總名為法。 

在聽眾那方面，並未知道是權教；在佛那方面，念念都知道他們是權教，

逗機令其得益。佛念念都是意在於一乘，這個聽法者是一乘人，這個一乘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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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階段，這個菩薩是在哪一尊佛座下發菩提心，這一位菩薩在哪一尊佛座下

修行，這一位阿羅漢、天人、畜牲、餓鬼，在何時、何日、何地點發心，一直

以來供養過多少佛，何時懶惰忘卻一乘，以後就墮落十法界，時常都看到他，

絲毫無差，才可對他說法。這句話講的不是今日，從無量無邊劫以來，都是這

樣講。 

  後面的偈頌有云：「從久遠劫來，讚示涅槃法，生死苦永盡，我常如是

說。」豈有不是無量劫都是這樣講？又講汝等「於諸無量佛，不行深妙道，眾

苦所惱亂，為是說涅槃」，佛時常都對你們講。這是在無量劫以來，親近無量

佛，你們都沒有機會聽《法華經》，總是對你們「隨宜說法」，非常冤枉。 

這裡是講「諸佛」，不是講自己，自己與諸佛一樣，一路講下去，就有七佛

章。這裡開始的經文是講「諸佛章」，第二是講「釋迦章」，第三是講「一切十

方諸佛章」，第四是「過去佛章」，第五是「未來佛章」，第六是「現在佛章」，

第七又是「釋迦章」，有七章文字講此事，編幅都很長，非常重要，如是妙法真

的不容易對你們講。 

講到「意趣難解」就更加重要、更加長遠，是從無量劫一乘實教裡面的根

基講起，也可以說是從沙彌時代講起，可以說是在四萬億佛那裡講起，可以說

是從墮落無量劫那裡講起，全部都可以，沿著一乘來講，沿著一乘出現於世，

全部都跟著來講，就叫做「意趣」。佛的意之所趣，「趣」者，就是趣向一乘，

一乘是總名，那些三乘人，無量劫以來就是一乘人，佛之意全部在這裡，總括

了他們一切過去的因緣，「隨宜所說」，就總括了他們無量劫墮落的因緣。 

  （有人說：）「有這麼厲害嗎？你真是豈有此理！這就以為厲害。」 

那些人真是有很多質疑，很麻煩。我們現在聽《法華經》，用「隨宜說法，

意趣難解」這八個字給我們作一個概念，作為簡單受持作用。我們受持它，《法

華經》就是這八個字。 

  這不是算命的算八字。這八個字，是算無量劫的八字，權教、實教都在

內，壽命都算清楚，為你算八字，你算清楚這八字，就是妙法。我們的妙法、

諸佛的妙法、一切菩薩的妙法，很了不起。此事講不了這麼多，也都不會講。 

  （有人問：）「你怎樣知道那麼多？全部都是推斷。」 

  是的，當然是推斷。你若要每句都清楚，就要學佛那樣，才能每句清楚。

就算佛每句都清楚，但佛對他們講，都不會講得很詳細清楚，都只是提一個大

略的綱要，一定要這樣講。 

前面提及「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大家都不太注意；佛講「一切聲

聞、辟支佛所不能知」，大家也都不太注意。為何不注意呢？即使你注意都沒有

力，安知你有力嗎？你如果要有力，一定要聽過才可以，從此以後一路聽，最

低限度你都要聽完《法華經》的<方便品>，你不聽完這一品，就是不清楚，最

好是也聽完<譬喻品>。 

  （有人以為：）「<譬喻品>聽不聽都沒有所謂，只是講譬喻。」 

  我們不可以這樣說。<譬喻品>裡面有很多經文講得很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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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這七佛章，實在所有佛都是一樣，這樣的權實，一定要開權，一定要

顯實。為了什麼事呢？佛是施權為實，所有佛最初都是施權，即是未曾說實。

佛施權多久呢？總之是要三乘人的因緣成熟，才有機會為他們開權。佛為他們

開權，就把這番話告訴三乘人，三乘人聽了之後，就得很大的利益，即是歡

喜，又得授記。你們說這個利益大不大？ 

  這裡講七佛章，是以釋迦佛為主，其他佛只不過是作為陪伴，實在是講我

們釋迦佛。釋迦佛為一大事因緣出世，其他佛又有哪一位不是為一大事因緣出

世？所有佛都是一樣，此佛如是，彼佛亦如是，佛佛道同。  

  <方便品>是正說《法華經》。佛說《法華經》又怎樣開頭？佛是用十個字作

為開頭，這十個字就是「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這十個字，如果不要「諸

佛」兩個字，就是「隨宜說法，意趣難解」。 

這是頭，有了頭就可以拉扯下去，好像一條絲，你說是蜘蛛絲也可以，說

是蠶絲也可以，好比現在的人造絲也很長，有一個頭，就可以拉扯得很長，你

不拉扯長也可以，你要拉扯短也可以。 

現在講下去，就算是長。講短些可以嗎？講短些也可以。不過，這裡在文

字上相當多，就叫做長；這麼長拖下去就有七佛章，但又並非講了七佛章就了

事，因為七佛章未發生效力，如果發生效力，才可以說了事；還未發生效力，

就拉扯得很長很長，最長就是在偈頌裡。最長的偈頌就會發生效力，不過，在

偈頌裡所講的發生效力，只得一個人信解，就是舍利弗。 

  法會這麼多人，只得一個人信解。我們讀經就只看到他一個人信解，其實

是有大部分人潛伏未曾發表，也是已信解，等到舍利弗發表信解之後，他們這

些信解的人全部跟著來，就是天人、修羅、四眾、凡夫，完全跟著信解了。也

有未信的，那些大德阿羅漢就未曾信解。 

  菩薩信不信呢？經文好像都沒有提及法會中的菩薩信解，也沒有提及他們

不信。經文其實有提及，只是那些人看不到，<方便品>後面的偈頌就有講了一

點：「菩薩聞是法，疑網皆已除。」 

偈頌接著又說：「千二百羅漢，悉亦當作佛。」雖然是說一千二百位羅漢悉

亦當作佛，但這又怎麼可能？為什麼呢？他們還未相信。他們如果是信解，舍

利弗就不應該代請，不應該有<譬喻品>中所說的話，那些話就是說一千二百人

不信，於是就拖長了，拖到<譬喻品>，就由「隨宜說法，意趣難解」這八個字

開頭，拖下去。 

  這八個字，舍利弗說「我也不大明白」。在上面一段已經略講了，你如果要

具體講這八個字，也都不容易講、不會講，因為含義太廣，你又怎樣去講呢？

不過，略為講一下，聽者就略為知道，裡面非常廣，你自己讀經，你就會沿及

其廣義。難怪把「隨宜說法，意趣難解」這句話在上面講，周圍都碰到，其範

圍就大起來。 

佛「隨宜說法」屬方便，方便的範圍有多大？以目前方便的範圍來講，佛

就講了五十年，五十年講了多少法？如果推回過去來講，那些聽方便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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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今日才初聽，是無量劫以來已經聽到。他們無量劫以來聽到的是否一樣？

那就不會是相同一樣，時常都有變新，哪會一定相同一樣？ 

此事就不是拿出來講的，此事只可以自己知道。佛也都沒有講，也即是佛

完完全全知道。聽者有沒有完全知道？此事就另外講，知者就知，不知者不

知。你以為很容易知道從前無量無邊劫的方便嗎？不可以這樣講。 

說到「意趣難解」，佛的「意趣」在於一乘，一乘的範圍是多麼大，因緣是

多麼廣。現在才講佛意，佛意當然是圓滿，對於一乘完完整整。一乘人都在這

裡，佛意就關顧著，一邊講方便法，一邊同時有一乘的真意在心目中。 

  這個在佛心目中之意，有沒有講出來呢？有。佛說：「這些是一乘菩薩，我

要為這些人開佛知見，我要為他們示佛智見，我要令他們悟佛知見，我要令他

們入佛智慧。」這就是佛意，這一點不容易被人知道，是屬於秘密。無量劫以

來佛都有這一點意，非常秘密。因為秘密故，並沒有向他們提及此事，現在又

不妨提一提。怎樣提呢？就是「隨宜說法，意趣難解」，這就是提及。 

講「難解」者，佛又希望他們能解，如果不想他們解，何以又要說「難

解」？「難解」是當然的，他們自己不能解，佛就要設法，看看怎樣令他們

解，佛要講給他們聽。他們「難解」，他們又有誰能猜中佛意？ 

   他們很想瞭解，也很希望佛為他們解說，你又很想要佛解說。於是，佛就

慢慢解釋給他們聽，不只是「意趣難解」要解釋給他們聽，「隨宜說法」這句

話，他們都不大了解，佛就要連這些文字也解釋給他們聽。 

「所以者何？諸佛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演說諸法。」 

這是我們釋迦佛解釋給他們三乘人聽。「所以者何」，這是標詞，即是反

問。假若你問：「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問；但是你們這些人的口都不知道多麽

寶貴，你們哪裡肯開口問？所以，我替你們問吧。我替你們問，就謂之「所以

者何」。 

先解釋什麼是「隨宜說法」，然後就解釋「意趣難解」。「諸佛以無數方便」

這一句是釋迦佛講的，每一尊佛對權教人說法，權教人又多，就算一個人，也

不是說一句話就可以令他受益，都要講很多道理才可以，這就要講「無數方

便」法門，又「以無數方便」機巧，「方便」即是機巧，用無數的機巧，在我們

最普通的話來講，就是用無數的方法。 

  這「方便」兩個字就叫做方法，非用方法不可。佛如果不用方法對他們

講，他們無法聽到什麼叫做真實。這個「方便」就叫做不真實，講不真實的

話，令他們受益，然後再講真實。 

  佛講方便法，以十二部經為格式。這十二部經的格式就是：因緣、譬喻、

本生、本事、方廣、未曾有、無問自說……論議，這十二部經是說法的格式。 

  「因緣」有很多，佛為三乘人講因緣，因緣裡面有涉及其他，即是各種的

關係，某一個人與其他的一個人發生什麼關係，好的關係，不好的關係，名叫

因緣。這裡也有四聖因緣，誰是阿羅漢，誰是辟支佛，那一位是菩薩，那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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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這是四聖因緣。 

現在講權教，是講四聖，就有六凡因緣，即是十法界因緣。十法界因緣中

最不好的就是三惡道，地獄、畜生、餓鬼是不好的因緣，如果有好因緣，就不

至於在這些地方受惡果報。人、天的因緣稍微好些。講到四聖因緣，那是好

的，與那一位阿羅漢有緣，與那一位辟支佛有緣，與那一位菩薩、佛有緣，這

些是好因緣。 

每一個人都少不了於十法界有相連帶關係，但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就要佛

講，講些不好的，受了果報，有一般的苦惱，你就要覺悟，就要放棄，不要繼

續下去，繼續下去都沒有了期，要打斷不好的因緣，向好因緣那一方面進取。

因緣就是一個底子，好因緣有好底子，就算你沒有底子，你從頭做起也可以，

你萬萬不能走向三惡道那些不好的方面，一定要離開它，講明白你就會離開。 

講因緣有長有短，即是講故事。佛講故事他們就聽到，明瞭此事，就知道

十法界的因果，阿羅漢有因有果，辟支佛有因有果，菩薩有因有果，佛有因有

果，畜生、餓鬼全部都有因有果。你明瞭此事就可以了，捨棄那些不好的，趨

向那些好的。眾生不是木石，他們都會聽話，而且佛講得很妥當，所謂「梵音

深妙，令人樂聞，言辭柔軟，悅可眾心」，佛隨便講什麼，人們都歡喜聽。 

現在是講方便教，歸納起來就是三乘，三乘方便教要講「因緣」，又要講

「譬喻」。「譬喻」者，是講其他事情來助明正法。本來因緣可以不須以譬喻助

明，此事都很淺顯。如果說到要用譬喻，最主要的就是方廣、未曾有、本生、

本事，裡面都會有用譬喻來助明。如果不用譬喻可以嗎？也可以，不過，他們

領略就淺，未能深刻的領略；有一個譬喻來幫助他們理解，就有不同的味道。

就如吃東西，若不夠味道，加些什麼味精、糖精，加些好的醬油，味道就不同

了，可以有幫助。 

譬喻是屬於十二部經之一。這段經文沒有全講十二部經，現在只有講十二

部經的兩部，不須講完那麼多，簡略了十部，你就可以類推。這些文字語句，

屬於六離合釋（編者按：解釋梵語複合詞的六種方法——業釋、主釋、財釋、

相違釋、鄰近釋、帶數釋）裡面的帶數釋（編者按：例如五蘊十二處，帶數量

之名），有數目所管。 

  有人問你：這句「因緣譬喻」落在哪一部分？ 

  你可以說：「這是十二部經裡面的兄弟。」 

  （有人說：）「你說他們是十二個兄弟，現在只有兩個人在這裡，還有十個

弟弟、哥哥去了哪裡？」 

  你如果要拖他們來講都可以，但你一定要明瞭他們屬於十二部經。十二部

經乃是佛說教的格式，即是等於中國清朝時代的讀書人，考究八股文章。這八

股文章就是一個老格式，你如果不按這八股文章格式來寫，你再好的文章都不

算是好。此事給你一個難題。 

佛說法就落在這十二部經範圍之內，用多少部都可以，用三部、五部、六

部、七部、八部、十部，具足十二部也可以，用二部也可以。不過，十二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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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三部屬於文字格式，屬於言辭格式，不是屬於教理格式。這個「因緣」、

「譬喻」就屬於教理格式。 

佛講的「言辭」，就一定要落在「因緣」裡，落在「譬喻」裡，落在「本

生、本事、方廣、未曾有、無問自說、論議」，落在「長行、重頌、孤起頌」，

全部都要用言辭，沒有言辭怎麼講呢？講「言辭」者，是將就眾生，講眾生能

明瞭之「言」、眾生所好之「辭」，完全是將就他們，這就謂之「方便」。 

  「言辭」裡面有道理，這些道理也是「方便」，因緣是「方便」，譬喻也是

「方便」。有沒有真實呢？講到真實，從前的「因緣」過去了，也是真實。「譬

喻」就沒有真實，但有真實的作用。「言辭」乃是世間之器具，若沒有「言辭」

就不能顯理，世間上一定要藉「言辭」發揮道理。 

佛也都這樣利用世間「言辭」為世間人說法，用天人的「言辭」教訓天

人，用鬼神的「言辭」教化鬼神，用修羅「言辭」教化修羅，這裡面就一定複

雜萬分；因為複雜萬分，就用「種種」兩個字代替，「種種因緣」、種種「譬

喻」、種種「言」、種種「辭」。 

  還有什麼「種種」？那就多了，用它來「演說諸法」。「諸法」者，就是法

門。什麼法門呢？就是方便法門，方便法門就是三乘，無數方便智力，為你們

三乘人搞這件事，令你們受益，令你們有聲聞根機者，聽到佛所講，你得阿羅

漢果，受阿羅漢的利益，你們就斷除煩惱，你們就得三明、六通、八解脫，你

們就得無餘涅槃，永遠寂滅，這就是利益。 

「演說諸法」的「演」者，就把一句話攤開作千萬句來講，令你明白為

止，講得清清楚楚，每一法都是如此。例如對小乘人講苦、集、滅、度，若只

講一個「苦」字，只是說「苦呀！苦呀！苦過苦瓜蒂」，這又不可以。你必須要

講出真理才可以。在佛教四諦裡面講這個「苦」字，不是這麼簡單，不是只對

人講生老病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苦。如果是這樣

講，不講都可以。 

  應該怎樣講呢？此事極為巧妙，佛用各方面的「言辭」，對各方面的人，

「演說」一個「苦」字，遷就各人明瞭這個「苦」的義理。 

那些天人好像沒有苦。為何說天人沒有苦？他們各方面都如意、舒服、自

在、安樂，有什麼苦？但是，有苦他們又不知。他們不知，佛就會對他們講。

講什麼？佛講他們的樂就是苦。此事非講不可，這就謂之「演說」。 

講到要他們知苦，他們知苦才可以斷集，為何又講樂是苦？佛講天人的樂

是苦，我們現在只有這樣的一句話，我們不是天人，怎知道天人的樂是如何？

佛就說天人是苦。 

講到我們人間的樂，人人都認為是樂。按照佛所講，人間樂就不是樂，佛

說人間樂是苦。佛就沒有苦，可憐你搞錯了，以苦作樂，佛就要覺悟你，令你

知道你以苦作樂，是你搞錯了。佛對你講，你就覺悟，你就不貪其樂，你就不

執著其樂，就有解脫苦惱的可能。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以苦為樂。講到我們人類以苦為樂，凡夫認為是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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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實在他們是以樂為樂。何以佛說他們以苦為樂？這是說他們沒有智慧，

佛非「演說」不可。 

世間人認為哪一樣是樂？有人就認為：現在北大人（編者按：寒冷的北

風）來了，沒有好衣服穿，就是一種苦；如果有保暖衣服穿就是樂。這是目前

的境界，是一種樂，免除了苦。他認定有保暖衣穿就是樂，無須挨冷受苦，挨

冷真的令人全身顫抖，當然是苦。若有一件皮襖穿在身，就叫做樂。當然，別

說皮襖，有一件棉襖，有一件毛衣，有一件厚背心，穿上也是樂。 

  你若問他：「如果有厚背心穿就是樂。那麼，給兩件你穿好不好？」 

  他說：「當然好，最好是給皮襖。」 

  你再問他：「給兩件皮襖你穿好不好？」他說：「好呀！」 

  你再三問他：「給三件你穿，給五件你穿，給十件你穿，好不好？」 

  他就會說：「如果這樣就會壓死我，你想要我的命嗎？」 

  有暖衣如果是樂，這樂為何會奪命？這是因為太多，過多即是苦。 

他說：「我想說，隨便不冷了，我就以為是樂。誰不知你與我爭拗，硬是塞

幾十件厚衣給我，會把我壓死。」 

  他也知道會被壓死，他還未曾死，也都未曾病，就覺得真的很辛苦。他穿

一件就說很安樂，穿兩件都還可以安樂，穿三件就覺得行動不便，穿四件更是

難以活動，穿五件太重背不起，就覺得是大苦，穿兩、三件人就不靈活，已是

苦。這當然是苦，如果再吃一碗熱的食物，即刻全身發燙，馬上就要脫厚衣。 

  為何又講出「馬上就要脫厚衣」這句話？厚衣是樂，為何又要馬上脫厚

衣？因為又感受到苦。為何之前他說是樂，現在又說是苦？都是同一件東西。 

  他就說：「這有不同講法，之前我以樂為樂，現在你要我穿這麼多厚衣，這

分明是苦，就以苦為苦。你以為我是木頭嗎？你以為我不知道苦樂嗎？」 

  此事你就知道苦，唯有穿一件厚衣最好，你就以為是樂；其實都是苦，不

過此事細微，你就不覺得，漸漸加多一件，你都未曾覺得，再加一件、兩件你

就覺得太重背不起。如果這是樂，為何背不起？ 

  他說：「現在我又覺得不是很樂，我都是盡以一件為樂，多就為苦。」 

  此事很不妥當，厚衣如果是屬於樂，應該無論多少都是樂，為何少就為

樂，多就為苦？這沒有道理。老實對你講，多是苦，少也是苦，不過，多是大

苦，少是小苦。小苦你就糊塗，還以為是樂，你說糊塗不糊塗？ 

  這種話沒有人講，我們的佛陀就要這樣講。佛為何這樣講？是為了免除你

貪樂，貪樂即是貪苦。 

  他會說：「我貪這樣的樂，沒有過失。」 

  不是呀！大有其過，你貪著就被此樂所累，將來會發生大苦，就不能脫離

大苦。你要脫離大苦，你就要脫離小苦才可以。好比一丁點小火，火柴頭的一

丁點小火，你如果不弄熄它，加多些燃料進去，就會釀成大火，就有燎原之

患。 

  （有人以為：）「火會是這樣，樂就未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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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一樣的。滴水可以成江河，你若貪，小苦就會成大苦；你不貪就沒

事。現在講起來，實在是講貪之過，不是講樂；貪樂是自身之過，貪就多事

了，一切苦惱都是從貪而起。稍不如意就瞋恨，由於瞋恨，一定會發生大苦

惱，這種事就不須多講，真是星星之火，可以燒萬頃之山，是這樣的厲害；地

獄、畜生、餓鬼都由此而產生。下文有講：「以諸欲因緣，墜墮三惡道，輪迴六

趣中，備受諸苦毒。」一定如此，這就極為可憐。 

  （有人說：）「關你什麼事？你這麼可憐他。」 

  話又不能這樣講，你若沒有慈悲就可以說不關我事，你如果是有慈悲，你

現在趕快把所有受苦眾生，全部都變成像你一樣的安樂就好了。可是，這又不

可以。佛說：他們都不聽我所講，他們沒有因緣。最好有因緣，我現在講給他

們聽，他們有因緣就接受我所說，沒有因緣我也都不講給他們聽，我知道他們

不能接受。這種人能聽到我講，他們是有一個大因緣在前。什麼大因緣？一乘

因緣在前，有了一乘的因緣在前，我就是一乘的師長，他們就是我的一乘徒

弟，師徒關係永遠不會脫離。他們迷迷惘惘就以為沒有此事，但我無論如何都

要找尋他們，哪裡會沒有此事？他們迷惘起來就墮落十法界，修習十法界裡面

三乘四聖的安樂，我就以方便遷就他們講三乘，令他們得安樂。 

「演說諸法」就是這個意思，即是「隨宜說法」，這是解釋「隨宜說法」，

真的是「種種」；既然是「種種」，即是範圍很大，時間又很長，無量無邊劫，

範圍更大，這就是「隨宜說法」。 

那些巧妙處，佛都未曾講。無量眾生在佛座下，各人因緣不同，各人根器

不同，佛一口可以對他們講各種法門、各種譬喻，一口講無量無邊法門，用無

量無邊十二部經為他們演說，這就叫做「隨宜」。「隨宜」兩個字就是這樣解

釋，所以範圍很大，但他們又不信。 

  這種講法屬於消文，不是講義理，講義理要講很長時間，佛很擔心他們把

「隨宜說法」這四個字曲解亂解，就要解釋給他們聽。 

「所以者何」，這是消文的方法。佛很慈悲，說法還怕他們聽不懂，連所說

的都解釋清楚給他們聽，不只是道理，這是釋迦佛的解釋。諸佛章裡面的經

文，還未講完諸佛章。下面是講「意趣難解」的消文。 

「是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唯有諸佛乃能知之。」 

「是意」者，就是佛意，這個「意」字，是我們修改的，把「是法」改成

「是意」，從前舊本是「法」字，「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按照前文來講，

改為「意」字才合文意。 

用「法」字似乎正確，實在就不正確。為何說似乎正確？經文說「諸佛以

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法」，「是法」接著來講，似乎是沒

有錯。他不是沒錯，他不合意、不合義。講「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者，

就是種種因緣、譬喻，各種演說那一種法，就不是用那些聽者的思量、聽者的

意識分別能夠解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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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讀文字就是這樣解釋。若是這樣解釋，佛用無數方便對他們講這個

「法」，他們又不能「思量分別」，佛又講來做什麼？佛是「隨宜」，隨他們的

機，令他們能思量、能分別，佛才講，不會你有你講，懶理他們能否聽懂，不

應該這樣。 

所以，我就說不是「法」不可分別、不可能解，乃是佛意他們不能解。他

們能解佛的法，但不能解佛的意。佛的法從語言、口頭上講得很清楚，道理也

清楚，有什麼叫做不能「分別」？他們既然不能分別，就不能明白佛所說的道

理，不能得其味道，那麼聽來做什麼？這就沒有用。 

經文說「隨宜說法，意趣難解」，並未曾說「法」「難解」，這就可知道，

「難解」者，是「意」「難解」，並不是「法」「難解」。所以改為「意」字，就

很妥當。 

  （有人說：）下文還有很多這樣的字，所謂種種「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

佛乘故。是諸眾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都是講「法」字，並未有講

「意」字。 

其實，「是法皆為一佛乘故」，就是講「意」字。 

  （有人說：）既然是講「意」字，何以你又不改。應該改為「是法之意非

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即是「是法之意皆為一佛乘故」，是這樣才對。 

  「是法皆為一佛乘故」，這就是佛意，就不必改。這裡的「是法非思量分別

之所能解」就一定要改，這才合乎經文，又合乎佛意，這樣才妥當，於是就改

為「意」字，不用「法」字，就不至於錯得很嚴重。 

  錯得很嚴重就是指，「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法」，這些「法」既然

不是思量分別之所能知，就認為它是一乘，因為一乘難以思議。此事就有人誤

會了，他誤會方便就是真實。他就不知道，他只是聽，他就不知道「法」的實

際是真實。這件事就很差。按照這樣講，也都沒什麼叫做方便教，所有方便教

都是真實，權即實；就如古人所說的權實不異，即是這個道理。如果權實不

異，方便就是一乘，這就無須講《法華經》，無須講開權顯實。他就以為即權即

實。 

我們萬萬不能這樣講。所以這個「法」字一定要改為「意」字，佛意不可

思議，即是「意趣難解」。 

  這裡所講的就是解釋「意趣難解」四個字，即是解文，不是解義。怎樣才

是解義？解義在下面，下文講「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此事

就是解義，故應先解文。 

  佛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我們怎樣解都沒有用，「唯有諸佛乃能知

之」。佛知道諸佛意，佛知道諸佛為眾生方便，施設三乘教，種種十二部經去演

說它，諸佛之意，的確是三乘人聽法所不能知，唯有諸佛才知。 

講到此事，又與上面所講不同，上面講「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

那是講佛究竟，佛才究竟得一切智慧。這裡是講佛意，「佛意」者，是為實施

權，念念不離實。如果講到為實施權這句話，我們可以知道，這句話人人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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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講。 

  （有人問：）經裡面說的「隨宜說法，意趣難解」，這個「意趣」究竟是什

麼？ 

  究竟是什麼，我都知道。 

  （有人說：）為何你這麼本事能知道？經裡面講「唯有諸佛乃能知之」，你

又怎能知？ 

  佛講我就知道，未講就不知道。 

  （有人問：）「知道什麼？」 

  知道「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有些人也知道，但他們知道「佛為一

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只是知道這樣的一句話。何謂「一大事因緣」？這裡就另

外講。若一定要追問何謂「一大事因緣」，經文也有講，可隨便看到；不過，首

先要解決「意趣難解」是佛意這個問題，才可以講「一大事因緣」。這些都是屬

於解文；下面是解義。 

  「所以者何？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這是解義。「所以者何」這句話這樣講，這樣講就不是講「隨宜說法」這四

個字，而是講「意趣難解」，佛為大家解釋。 

  現在是講諸佛章，當然就講「諸佛」。「世尊」即是佛，佛也即是「世尊」，

這裡講了兩個稱號。如來有十號，「佛」是一號，「世尊」又是一號，這裡把兩

號一起講，成為一句。 

「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唯」者，是單單獨獨，每一

尊佛，都是單單獨獨為這件事出世，所有一切佛，同樣都是單單獨獨為這件事

出世。這個「以」字，就是「因」字的意思，是因一件大大的事業，以這件大

事業為因為緣，為此之故，別無所為，「諸佛」就為此之「故出現於世」。這個

「因」，又即是「意」。他因此事，在「意」中念念不忘，時時刻刻不忘，是為

此事出世。 

  「一大事因緣」這句話，還未講到什麼叫做「一大事因緣」。下面有解釋，

講下去就可以知道，以這句話解釋「意趣」，那些聽眾就會知道，在那一尊佛以

方便教化三乘人，未講到「意趣難解」，這句話人人都不知道。如果要講到這句

話，就要講「隨宜說法，意趣難知」。佛當然是希望他們知道佛是這樣說，佛若

不想他們知道，佛決不會這樣講。 

  現在釋迦佛志在講自己「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佛未講自己「唯以

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就先講「諸佛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以這

裡講下去，就有七章，以七佛章來講開權顯實，首先講「諸佛」。 

  釋迦佛何以不先講自己，又拖「諸佛」那方面來講？釋迦佛是先講普遍。

如果是講普遍，就應該講十方三世都算是普遍，釋迦佛也有講，十方三世都在

七佛章裡面，成了四章，十方一切諸佛，三世一切諸佛，就合併在諸佛章，釋

迦佛佔兩章，共有七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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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又覺得：佛很囉唆，如果要講這件事，老老實實只是講自己就好了。 

  佛說：舍利弗！你知道我「隨宜說法」的用意嗎？ 

  舍利弗或者會說：「我不知道。」 

  佛說：「你不知，我就對你講。其實我是單單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 

  舍利弗又可以再問：「世尊！什麼叫做一大事因緣？您為這件事出世，您現

在才講。如果這樣講，就乾淨些，不須拖諸佛來講，也不須拖三世諸佛來講。

所以我覺得這樣很囉唆。」 

  你如果覺得佛囉唆，佛的確是囉唆。你將來成佛，就不要這麼囉唆，講話

簡潔些會更好，自己的事情就要講，其他一切眾生、一切諸佛、一切菩薩的事

情，你全部不要講，乾乾淨淨就好了。為什麼呢？你的個性喜歡簡潔。 

  難道釋迦佛總不喜歡簡潔，喜歡囉嗦去騷擾聽者？這又未必。你要當知，

這件事體甚大，不只是一個人、一尊佛的事情，一定要放大才可以，就要先講

諸佛，此事都很重要。 

  下面雖然是有講「大事因緣」，但現在不妨先講一講。「大事」者，就是一

乘裡面的事，三乘就不講了，三乘不算是一件大事。「因緣」跟隨著「大事」，

是屬於大事的，就是大事因緣，屬於小事的，就是小事因緣，這些沒有很大問

題。講「大事因緣」，這裡有人、有教、有理，即是有因，有果，是一乘因果，

就要講一乘的事情。講一乘的因果，就有一乘的人。如果講到「因緣」兩個

字，可以說是往日的所作所為，往日的因因果果，佛是講這件事。 

如果講這件事，又很麻煩；但麻煩也要講。《法華經》中有一品，就是<化

城喻品>，這一品裡面有講釋迦佛。有講其他佛嗎？其他佛就不知道了。 

  現在講「諸佛」，就要引釋迦佛所講的因緣作證；如果不講釋迦佛，就講

「因緣」籠統的話，就講一乘的因緣。講一乘的因緣即是講一乘的故事，就不

講三乘的故事。如果說三乘的故事，前面已經講過，「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

演言教」，這些屬於三乘。現在屬於一乘因緣，一乘因緣就是佛與菩薩、菩薩與

菩薩在各方面的接洽，當然是一乘的工作、一乘的言論、一乘的過程等等，一

乘的地位，就講得很清楚。 

  我們釋迦佛有沒有對我們講得很清楚？釋迦佛都不會講得那麼清楚。為什

麼呢？他只是提一下從前的因緣，如果把從前的因緣全部講完，就會很辛苦。

我們在沙彌那裡聽了八萬四千劫，佛可以把我們從前所聽的、沙彌所講的，簡

單敘述，在簡單敘述的時間來講，都差不了多少，都要八萬四千劫，又要講因

緣，再講跟著沙彌不相捨離，就經過四萬億佛所，在四萬億佛裡面，每一尊佛

都有名字，有世界，有時間長短，全部都要講完；在某世界遇著某一尊佛，先

講權教，後來才講實教，講實教，就不要重疊沙彌所講，第二尊佛也不要重疊

以上一尊佛，每尊佛都不會重疊，各有各講，這就講完四萬億佛的因緣，聽的

時間，你說有多長！ 

這就很難講了，我們怎能知道有多長？這樣講就比較聰明，講不知有多長

就最好。這是我們的過程、我們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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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佛的因緣，我們更加不知，有些比我們更長，有些比我們短，也有些與

我們同等。這就姑莫論怎樣長短，佛就詳細對弟子講。 

（有人說：）「佛講這些往昔的經過，恐怕沒有這麼囉唆吧？」 

  佛又不承認沒有那麼囉唆，佛有什麼辦法呢？佛當然有辦法。佛「為一大

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就是為了他們，他們從前修學一乘，佛希望他們恢復一

乘，佛是不是要把往昔的話全部重復對他們講？這又未必，有時佛說三句話就

可以令他們恢復一乘。 

  又怎會這麼容易？這是佛看因緣而定，三句話可以令他們恢復一乘，無量

劫的因緣都是如此。所以每一尊佛出世，如果要講《法華經》，就要這樣講，這

個總名叫做「開佛知見」。 

佛若為你開佛知見，就把你往昔經過的一切都對你講，你就恢復你的智

慧。這個就是「大事因緣」。沒有哪一件事情大得過這件事情。 

  （有人說：）「如果是這樣，佛應該早點講。」 

  佛說：我很想講，我念念之意都在此，有什麼不想講？可惜你們又沒有機

會聽，你們未到那個程度，不能告訴你們。你們聽了方便法，有進步，有智

慧，我知道你們能聽，就對你們講，這謂之「大事因緣」。 

  也有未講的「大事因緣」，也先要說出佛意才可以講，佛是為了這件事，我

們釋迦佛就是志在講為這件事。如果講妥了為這件事，這個「大事因緣」就算

是告一段落。 

為你們「開佛知見」就未曾說得上是很容易，佛先要講開權顯實，開權顯

實屬於「一大事因緣」範圍裡面的關係。然後，佛就為你們講往昔的一乘。如

果你們恢復得快，立刻就可以繼續下去講一乘，這正是「開佛知見」。 

另外，再講菩薩的行道，這是第二段。我們可以分作三段，開權顯實算是

第一段，令你恢復往昔因緣是另一段，繼續為你講新佛教又是一段，這就分三

段。這個問題的確很大，佛是為這件事，叫做「大事因緣」。 

了生死並非《法華經》講的大事因緣 

  中國人解釋這個「大事因緣」，他們有他們的見解。他們講自己所見所知的

「大事」，在普通共知道的一句話是這樣講：「佛為一大事因緣出世」者，是為

眾生的生老病死苦。眾生的生老病死苦不能自了，佛令他們了之，令他們了生

死這件事也是屬於大事。這件大事因緣是佛幫助他們，佛就出現於世，就不須

講從前經過的因緣，只是講眾生現在有生老病死。 

  眾生從前也有生老病死，這個生老病死繼續下去就無了期。在眾生這一方

面來說，這個問題很大。既然是大，他們就認為：佛為這件事出世。他們又見

到三乘人都能了生老病死，都能出三界，佛的大事因緣已畢，出世已畢。如果

是這樣，就不須對三乘人講，佛自己知道就了事。佛如果又一定要對他們講，

他們就認為多餘，不須多講了。他們就認為：「佛是為生老病死這一件大事出

世，好呀！現在我就很歡喜，你也都應該歡喜。這就結束一段的工作，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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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就是這麼多一、兩句，就叫做《法華經》，可以嗎？」 

  他們多麼冤枉呀！我們做一個佛教徒，處處冤枉佛教，即使不是毀謗，但

對佛教沒有認識，就一定這樣講，這與毀謗又有何分別？這即是毀謗佛教。我

們不可以這樣講。 

「隨宜說法」按照他們這樣講是對的，是為生老病死故而說；但佛「意」

就不是為了他們的生老病死而出現於世。 

  究竟一乘有沒有「離生老病死」這句話？有。既然有，又怎樣講？我們可

以這樣講，唯有一乘真真正正算是了生死，一乘才算是「大事因緣」了生死，

這是實際的；實實際際令你恢復往昔的菩薩道，這又是實際的；又令你將來決

定成佛，這又是實際的。這就是「大事因緣」，不是說三乘人脫離生死叫做一大

事因緣，那些不算。 

  為何不算？他們三乘絕對不會了生死。如果了生死，早已經了，何以佛處

處都是這樣講「他們仍然是貪著於生死」？佛說他們：「小智樂小法，不自信作

佛」，「於諸無量佛，不行深妙道」。他們非常「樂小法」，是他們的罪過，他們

樂三乘小法，就不算是一件大事，不會了生死，也都不會成佛。 

  既然不會成佛，也不會了生死，要這些「小法」做什麼？他們喜歡「小

法」，是因為他們愚蠢，他們愚蠢才喜歡「小法」，無智無識。如果是看到經裡

面講得這麼激烈，絕對不應該以三乘了生死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 

  講到「出世」這句話，「出世」者，是相對於「未出世」來講。未出世又如

何？未出世就不讓你所見。 

  （有人問：）「不讓你見是一件事情，究竟這個未出世的佛是什麼？」 

  那就是佛。 

  （有人說：）如果未出世的就是佛，就與出世的佛不同。出世的佛能被你

看見，未出世的佛就不讓你看見。那麼出世的佛與未出世的佛，是否相同？ 

  當然不會相同。 

（有人說：）「為什麼呢？未出世的佛，你何以得知？何以得見？出世的佛

就讓你知、讓你見，和你聊天，和你說話，和你居住在一起，出現於世。按照

這樣講，就有兩個佛在這裡，有一個出世，一個未出世。」 

  又何止兩個？出世的佛有無量無邊，這個名稱叫做分身佛，分身出世，是

示現的，清楚告訴你是示現的，你要看這個「現」字。 

  （有人說：）我看這個「現」字，我就說「出世」者，是露出面目讓我們

看見，「未出世」者，就隱沒，不露其面目。我的解釋就是這樣。 

  可以這樣解釋，這是你的解釋。總之佛不出世，你就無法見到他。按照這

樣講，他當然就是佛，出現與不出現都是佛。 

（有人問：）「未出世的佛在哪裡？」 

  你不要管他在何處，就在這裡也可以，你管他在哪裡做什麼？ 

說到佛出現於世與眾生接近，與什麼眾生接近呢？在最近來講，是與三乘

或人、天接近。如果在從前來講，有大事因緣在內的，就與一乘菩薩接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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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三乘人，人人都是一乘菩薩。佛與他們接近，就是與菩薩接近。可惜現在，

人就接近，法卻不接近，這正是貌合「意」離，大家的「意」都不同，佛的

「意」是佛的「意」，你的「意」是你的「意」，這裡相差很遠。要等到何時，

彼此佛與菩薩合起來，彼此是一乘佛一乘菩薩呢？這就要聽一乘《法華經》才

可以，聽開權顯實的《法華經》也都可以。 

  我們可以把釋迦佛一句話來作證，就是講窮子回來做四十年工作，大富長

者後來才宣佈：「『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昔於某城中』，某年某月失

散，現在就在這裡找到他，與他相見，他實是我子。」 

這即是譬喻一乘菩薩是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就謂之佛子。這

是講我們釋迦佛，用釋迦佛來引證諸佛也是一樣，如果不是一樣，佛出世做什

麼？即使是出世，也不能說盡所有菩薩都可以就範。某一部分眾生，應以佛身

得度者，佛就現佛身出現於世，與他們接近，只是這一部分的眾生，不是全部

眾生。 

我們釋迦佛就是這樣，都是為一部分眾生。是為哪一部分眾生？在這次來

講，是為靈鷲山座下的人，除了靈鷲山座下的人，其他人有沒有包括在內？不

包括。 

  （有人說：）「如果是這樣講，我們就沒有資格。」 

  我們要有資格都可以，我們照樣來讀經，就等於在靈鷲山聽法，這就是一

樣。諸佛出世，處處都是一樣。 

  這裡是講佛出世，佛也有不出世；如果不出世，是為了讓一乘菩薩長時間

講一乘法，佛就不須出世。這也很好，就等於我們釋迦佛入涅槃以後，那些聽

《法華經》者，都走在一起講《法華經》，這種事可以類推，因為釋迦佛在下面

有講「我亦如是」，與諸佛一樣，諸佛與釋迦佛一樣。這就解釋了佛「為一大事

因緣出現於世」，就是這樣講。 

  下面就分開來講怎樣叫做「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這裡也應該有「所以

者何」。「所以者何？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 

  佛解釋「諸佛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講「佛解釋」者，是我們釋迦

佛解釋這一句話，其實全部都是釋迦佛講的。雖然全部都是釋迦佛講，但性質

屬於諸佛出現於世，屬於「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既然屬於「諸佛隨宜說

法，意趣難解」，我們一定是絕對不知道，這就要釋迦佛解釋。釋迦佛說「唯有

諸佛乃能知之」，釋迦佛當然知道。 

「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 

這是釋迦佛解釋給法會中三乘人聽，就不須解釋給八萬菩薩聽，八萬菩薩

不須聽這些話，他們都已知道，哪有一位菩薩不知道所有佛都是為一大事因緣

出現於世？這件大事他們當然知道，就不須再聽佛解釋給他們聽；唯有三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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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知，其他凡夫更加不知，佛一定要解釋；如果不解釋，只是這樣講「佛的

意，乃是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這樣叫他們揣摸，他們就會揣摸得好辛

苦。如果是猜摸，就糊糊塗塗去揣摸。因為佛在前面讚歎佛智，他們就以為是

為佛智出世，以為這句猜測得有點接近，為佛智出世，這就是大事。 

  佛智並非他們所說的這麼簡單，他們講的並不廣大。佛智廣大，佛智無

量，佛就跟他們講無量佛智嗎？那應該怎麼說呢？大家就要聽佛講。 

佛說「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這件是大事。「欲令」者，是佛之

「意」，「意趣」就可以說是「欲令」二字，「欲令」什麼？「欲令眾生」。「欲

令」什麼「眾生」？當然是佛心中之「眾生」。佛知道那一位眾生是他所

「令」，這就是講諸佛「欲令眾生」。「欲令」兩個字，我們淺白地說，即是「要

使」，佛一定要使這些眾生，令他們知道佛的智慧，「佛知見」即是佛智慧；佛

令他們知道佛智慧無量。 

怎樣一下子就令他們知道佛智？在「無量」之中是不能一下子令他們知

道，他們能知道一點也是好的，知道一點都叫做「開佛智慧」；這個「開」就是

開解，解釋清楚給他們聽，他們才能「開」。 

  當然，還有一句應該講：「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這句是「示」

字在句首，不是「開」字在句首。經文是首先講「開」字那句，「示」字那句在

其次。 

  佛欲令他們「開」，是佛心中之事，怎樣令他們「開」？當然要「示」，要

這樣講，佛若不「示」，他們有什麼法子「開」？這個「開」字屬於眾生；也有

屬於佛，「開悟眾生」的「悟」字屬於佛。 

「開」字也可以屬於佛，這要看那句話之意是怎樣講，如果是屬於佛，這

個「開」字就作開導的「開」，開導的「開」是屬於佛；如果是開導的「開」，

就不能用「欲令」兩個字；若要用「欲令」兩個字貫通下去，「開佛知見」就屬

於眾生。 

  下面講「欲示眾生佛之知見」，就沒有「令」字，佛不會說「欲令示眾生佛

知見」，不能這樣講，一定不能把「令」字用在「示」字那一方面。我們要看文

氣，這裡的「開」字一定屬於眾生。怎樣令眾生「開」？當然是「示」。怎樣

「示」？裡面的事情就很多。 

  現在是講佛意，佛意念念都是志在「眾生開佛知見」。這些眾生又是什麼

人？這些就是一乘菩薩。 

  （有人問：）「若是一乘菩薩，他們未開佛知見嗎？」 

  他們往昔已「開佛知見」，但於是中間忘卻了。佛又要對他們講，令他們恢

復，令他們「開」，這個「開」字要這樣解釋。 

  講到諸佛，每位佛都是一樣。如果從時間來講，這個佛意就相當長久，最

初那一種「欲令眾生開佛知見」，這個時間是多麼長久！這就是講菩薩違背一乘

以後，就墮落十法界。他們墮落十法界，佛念念都不忘，看何時有機會為他們

「開佛知見」，都未有機會；未有機會，佛就不會出現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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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問：）「佛在哪個地方作如是念？」 

佛「欲令」某一個眾生，又「欲令」另一個眾生，都是志在他「開佛知

見」，於是佛就示現在那個眾生所在之處。佛在什麼地方念，就不必追究，總

之，佛在何處何時，都為眾生恢復一乘佛道，這件事就念念不忘；即是《法華

經·信解品》裡面所講的，那是弟子講的，不是佛講的，這些弟子是四大阿羅

漢，四大弟子講了一個譬喻： 

有一個財主的兒子失蹤了，那個富翁就到處去尋找兒子，要找也都不容

易，找了五十年那麼久，兒子自自然然就到來，父親認出兒子，兒子就認不出

是父親，他離開父親幾十年，怎知道有這件事，就沒有了父親的觀念。但是，

他的父親自從那天與兒子失散，一定要找到兒子才安心。去哪裡找呢？父親尋

找的方向，父子背馳，一個走東，一個走西，當然找不到，怎會容易？找不到

都要找，找到疲倦之時，就在一個地方停下來，造立舍宅，在那裡經營，在那

裡結交朋友，在這裡另起爐灶，去做他的事業。他帶去很多錢、很多寶物，在

那裡大搞一場，搞了幾十年。 

後來，他的兒子來到，他非常歡喜；雖然是歡喜，但未達到自己之目的。

他自己之目的是怎樣的？就是志在兒子接受他的家財寶物，這就是目的。不是

說一見到兒子就算是達到目的，這只是接近，還未說得上目的已達。 

你說這個找兒子的人，那個緊急的狀態如何？那個心理如何？他志在把全

部家財給兒子。用他來譬喻，譬喻佛為眾生出現於世，即是為菩薩出現於世。

父親找兒子，他不去找你們這些閒人，閒人就有很多，碰面的都是閒人，因為

那些不是兒子。 

菩薩最初是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可惜他們墮落十法界，非常

可憐。佛可憐他們，都要找到他們，才得以教化他們。這就要慢慢來，找到他

們再說。 

  如果按照這樣講，他的兒子後來有了知識，他就把全部家財交給兒子。現

在講佛遇到眾生，佛是否把整個佛教、整個一乘的「佛之知見」交付給他們？ 

  這恐怕沒有那麼容易，逐漸吧，逐漸一點一點對他們講，一點一點他們就

可以明瞭，他們明瞭，這就是開佛知見。明瞭一點都叫做「開佛知見」，佛知見

即是佛智慧，總要有所認識。 

  佛是否把所有佛智全部對他們講，不論他們領略淺深多少，總之領略到一

點都是叫做「開佛知見」呢？ 

  這就無須如此，佛無須全部對他們講，令他們慢慢領略一點、兩點，無須

一下子全部講，因應他們的力量，他們能領略一點就領略一點，不能領略一點

就不能領略一點，能領略多就儘管領略。 

對於眾生的一乘根本善根，佛是知道的，不論他們親近自己，不論他們親

近哪一尊佛，不論他們的程度達到哪一個境地，佛全部都知道。如果是為他們

「開佛知見」，就一定因應他們的程度來開示。正所謂行了三百由旬，佛會在三

百由旬那裡為他們說法，你就不要以為佛是縮短到最初起步那裡為他們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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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會看他們達到什麼程度，這就叫做「欲令眾生」，乃是佛意，「欲令」二字就

是佛意。「令」什麼？就為菩薩。為菩薩做什麼？為菩薩了知佛智。這句話很簡

單，了知佛智，就可以得清淨。 

  現在講「使得清淨」者，又即是令得清淨，這是屬於佛。「清淨」屬於菩

薩。佛要令菩薩清淨，首先要「開佛知見」，才能清淨；沒有「開佛知見」，怎

能清淨？這就沒有辦法清淨。 

  怎樣叫做清淨？清淨是相對不清淨來講，一乘菩薩在一乘地位上就清淨，

離開一乘地位，入了十法界就叫做不清淨。他們自己無法擺脫十法界的不清

淨，一定要佛令他們、使他們，方能有清淨之目的。 

  那麼，下文應該每句都有「清淨」那句話，但經文沒有講；沒有講即是隱

略了。「開佛知見」都清淨，難道「悟佛知見」就不須講清淨？其實，「悟佛知

見」都是屬於那一類。 

  講到那些種種的誤解，就很麻煩。之前講「眾生」的誤解，誤解「眾生」

二字，有人解作普遍的眾生來講。我們現在講四聖眾生都不可以，哪有普遍？

如果講普遍，普遍眾生之中，十法界裡面有菩薩在內，這樣講普遍就可以；地

獄裡面不知有多少菩薩，畜生、餓鬼裡面更多，天、人、修羅裡面真是有不

少，四聖裡面就更多，即是十法界裡面的一乘菩薩，這就是普遍。這普遍不是

包括一切眾生叫做普遍；一切眾生種類裡面有菩薩，可以叫做普遍；這樣講就

可以，可令這一種一乘菩薩的眾生「開佛知見」。 

  有些人就誤解了，認為「開佛知見」的「開」字，仍然屬於佛，佛為他們

「開」。那些人說：佛為他們開，都有一分子的性質在內，是佛「欲令」。 

但是，正面來講「開」，是屬於眾生，就是開解，佛令他們開解，就不至於

令他們錯解，一定要好好地令他們了解才可以。 

  講到佛知見，中國人的解釋就非常之容易。他們說：佛知佛見，與眾生的

知見沒有什麼彼此差異，都是一樣。為什麼呢？因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佛也

是自己有佛性，這就相同。 

（有人問：）既然是相同，何以眾生又不能與佛一樣，不能成佛呢？ 

  他們會說：皆因眾生自己有很多障礙，障蔽著他們，這就要為他們「開」

障蔽物，他們的佛知見就顯露出來，即是他們的佛性顯露出來，就與佛一樣，

佛是為這件事出世。如果是知見露出來，就不至於染於凡夫境界，這就清淨。

中國人的解釋，意思就是這樣，他們說：眾生一定有佛知見，若沒有佛知見，

何以講「開」？佛何以為他們「開」？ 

  如果講到這一句，我也可以講，作「開」那一半講，有一乘因緣的眾生，

是有佛知見在前，他們現在忘記了，佛令他們「開」，這樣解釋也對。他們從前

修行一乘，即是明瞭一些佛智慧，他們是知道的；一旦忘記，他們的腦海中就

沒有了這件事；所以就要為他們「開」，這個「開」又屬於佛。這樣講也有道

理，我就是這樣講。 

  但他們硬說眾生固有，所有眾生皆有，他們就根據這一句來說：釋迦佛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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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道時，因夜睹明星，成等正覺，就三歎：「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

相。」他們不止根據這句話來講，還認為《楞嚴經》講得很清楚，《圓覺經》講

得很清楚，許多經都講得很清楚。而他們就不知道這些講得清楚的佛知見，即

是講佛性人人都有，所有眾生無不有。 

這些是邪見，為何他們認為是佛性，成佛又是他呢？他們顛倒得很厲害。

這一種邪見，一定要放棄；不放棄想學佛教都相當難。 

  這件事講起來，在中國人人都是這樣講。我引一個例子來講，三百多年前

明朝末年，有一位蓮池大師，他有幾句話，講得很清楚，講得很切實。他說：

佛出世，時常都是令眾生開佛知見，所講的五十年法，或四十九年法，都是為

眾生開佛知見。 

他講的那個「為」字，與我們講的「為」字不同，他說的即是對眾生開佛

知見。他有十幾句話讚一位繡《法華經》的大德，繡《法華經》即是用針線去

繡，繡好了。那個人是什麼人，就不必理會，蓮池大師用十幾句偈去讚他。這

十幾句偈是這樣講： 

「四十九年間，開示佛知見，得此一毫端，一切塵中現。 

人皆用筆墨，汝（有版本用『爾』）則針和線，葉葉蓮華生，字字光明遍。 

心相本無形，即境能轉變，我以筆作舌，今用斯為薦。 

共結菩提緣，永轉空王殿。」 

  這十四句所講的，是一種講心性的道理。我們不全講十四句那麼多，單單

講前兩句「四十九年間，開示佛知見」，這即是說釋迦佛成道以後，就說了四十

九年法，也有人講，佛說法五十年；此事只差一年、半年，就無須去與他計

較。他說，在這四十多五十年間，釋尊自成佛以後，就是為眾生開示佛知見。 

他的偈頌一開頭就是「開示佛知見」，直到講《法華經》也是一樣「開示佛

知見」。這個「開」字屬於佛，「示」字不用講也是屬於佛，開示佛智慧。 

  佛說法這樣好，「開示佛知見」，你如果聽到一點，都了不得。「得此一毫

端」，「毫端」就是頭髮尾，說是頭髮前端也可以；只得到頭髮尾那麼少，就有

很大的好處。「一切塵中現」，即是一切世界都可以現其身，有這樣大的利益。 

蓮池大師又讚這個繡經的人：「人皆用筆墨」寫，你又不是這樣，你則用針

和線去繡。這件事就值得我讚他，我讚他是因為他大有「開佛知見」的智慧。

他繡的經，因為是《法華經》，就叫做「葉葉蓮華生，字字光明遍」。「葉葉」即

是一篇一篇，就生蓮華；每逢繡一個字，每一個字皆是大光明普遍無量世界。

這是讚美繡經人，好像很有道理。 

  何以見得是「葉葉蓮華生，字字光明遍」？蓮池大師說：因為這個心，「心

相本無形」。如果遇著有相當的什麼境，也可以現，「即境能轉變」，心相無形，

可以轉為有形。你現在繡經，真是「葉葉蓮華生，字字光明遍」，就是你的心

境。真是「大地無寸土，唯是一心造」。若人懂得心，大地就無寸土。我說你

「得此一毫端」，就「一切塵中現」。我就是這樣講，這個是心境。 

  眾生就不是這樣，他們未有這個因緣，未有因緣就現不出這個好境。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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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形的，你遇到一個好境，就轉你的心變成好的，即是境能轉變。蓮池大師

是這個意思。 

現在他就說：這部《妙法蓮華經》，就是發起這個心的大作用，心是無形，

你若沒有一樣東西，就不能擾動這個心。你現在繡《法華經》就好了。 

  按照這樣講，也都不大妥當。他說：佛「四十九年間，開示佛知見」。這即

是說：佛四十九年無論講什麼，都是佛知見。既然句句也都是心相，都是可以

轉變，又何必一定是《法華經》？四十九年間隨便引用一句都可以。按照他說

過的「得此一毫端，一切塵中現」，多麼好呀，處處都適用，為何一定是要引用

《法華經》？他讚《法華經》就是讚一切經，無所謂單單是《法華經》開佛知

見。開佛知見四十九年中，處處開佛知見，所有聞法者一一都是開佛知見，就

是這個道理。 

  然後蓮池大師講：我今日讚你的作用，「我以筆作舌」，本來我是宣傳《法

華經》，現在也都講不了這麼多，我寫這幾句偈，就以筆來代舌，不講都可以。

後來的人看見我這十幾句偈，即是聽了我講。 

「今用斯為薦」，現在就用這個偈頌向你推薦，即是介紹你知道佛知見。

「共結菩提緣」，無論哪一個人讀我這幾句話，這個菩提緣就結到了。 

「永轉空王殿」，「空王殿」即是佛殿，永遠在佛殿那裡打滾，轉大法輪。

這位蓮池大師一片恭敬心、讚歎心，一來是讚《法華經》，讚那個繡者。實在不

是單讚《法華經》，佛四十九年所講的，未必句句都是《法華經》；雖然不是句

句講《法華經》，實在即是《法華經》，因為是開佛知見。 

  由此可見，以前的人多麼糊塗！這一種糊塗簡直是糊塗透頂。從前以來，

全部都是一樣，不只是蓮池大師。不過我現在拿蓮池大師出來講一講，這些是

最明顯的，這種言論沒有什麼隱瞞，他的意思是說：佛為何事出世？一定是為

開佛知見。我們釋迦佛出世也是一樣，自出世以後，就是令眾生開佛知見。 

你聽見這一句就覺得很好，「得此一毫端，一切塵中現」。他這樣的見解，

都很可憐。他又聽到經裡有說：「聞此《法華經》一句一偈，皆當授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記。」他可能是看到這一句就拿來用，「得此一毫端，一切塵中現」，

何況整部經去寫？何況整部經去繡？那真是「葉葉蓮華生，字字光明遍」。這個

「蓮華」和「光明」是指什麼？是心相轉變而來，「心相本無形，即境能轉

變」。 

這種見解很可憐。這件事大家要知道，這不只是講古人的錯誤過失，而是

要避免我們跟著前人落水，他落水，我們又落水，前車可鑒；他出軌，我們又

出軌，這樣切切不可，一定要知道古人糊塗之處，自己就不至於糊塗。 

  這些事也講之不了，如果要把古人的糊塗事搬出來講，老實說，你都要買

一百幾十包米放在這裡，好好地慢慢來煮、慢慢來食、慢慢來聽才可以。這些

事，一百幾十包米都不夠，不知要講多少年才可以講得妥當，所有中國佛教全

部要不得，你哪有空閒時間去批評他們？這就很辛苦，你以為吃飯就可以？是

很辛苦的。不過，我略講幾句，就代表吃幾百包米，可以代表長時間。你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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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專心慢慢去看，講一個「開」字就是這樣講。 

「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 

「欲示」是指佛的注意非常之密，不會間斷。「欲」即是時常都掛念在心目

中，時常都想教導眾生，用什麼方法，如何教導他們，如何對他們講，如何對

他們現神通，佛用什麼方法都不固定。這個「示」字，不限定口講，口講也在

內。佛總是這樣想。佛欲令眾生，同時又「欲示眾生」，「眾生」也是一乘菩

薩，「佛之知見」即是佛智慧，佛為這件事出世。在佛的觀念上，都可以不須依

照文字裡面講得那樣生硬，他根本上就是一念，可以不須分開「開示悟入」四

個字來作念。 

總之，這些菩薩非常可憐。這個心念可以對人講嗎？這件事對誰講？對佛

講就不必了，對哪位菩薩講呢？這又不可以商量，商量一點都不可以，自己知

道，就是佛愛護眾生，佛慈悲愛護菩薩，我們就要恭敬佛。 

  佛念念愛護我們，未有一刻捨離我們，佛護念我們太過懇切，即是像尋子

一樣。大家可以想想，那個人只得一子，若不見了兒子，你說他的心會怎樣？

真是說不出口，又不可與人商量，真的是沒有辦法。 

佛的慈悲就是這樣，要做的事情很多，想示佛知見從哪裡入手？佛心中有

數，看那一位眾生應度，佛就為這件事出世。菩薩如果不墮落十法界，佛就不

須出世，時常都可以為他開佛知見，時常都可以示佛知見，佛又何須出世？即

是兒子未曾失蹤，何須去尋找他？何須掛心得那麼厲害？乾乾淨淨了。 

這是多麼重要，佛為這件事出世，分四句來講，就講了「開佛知見」和

「示佛知見」這兩句。下面是第三句： 

「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 

這個「眾生」也即是講那個人。「悟」是眾生悟，眾生本來不能自悟，佛要

令他們「悟」。佛「示」他就「悟」，佛「欲令」他「悟」，佛當然有方法令他

「悟」，一定是這樣講。這個「悟」字，就是佛智慧，對「開」佛智慧又深了一

點。怎樣深一點？又不是我們可以講的。其實，「開」也不是我們可以講的，

「示」更加不是我們可以講的，「悟」我們又何能講？ 

  既然不是我們可以講，現在為何又講？現在我們是讀經，讀經就是這樣

讀，經文分開四句來講，這就當然有四句的道理，三句屬於眾生，一句屬於

佛，就是「示佛知見」。 

  我們既然不能知，就無須多講。如果要多講，就講那些誤會的人，他們見

到這個「悟」字，都不知多麼歡喜，好呀，佛會令眾生悟，我現在就不需要佛

令我們悟，我們自己可以悟。自己又怎樣悟呢？自己悟自己的佛性，悟自己的

本來面目。「悟」者有淺有深，講到淺深，就引用高峰妙禪師的幾句話來講。 

  高峰妙禪師在未開悟之前，是一個很平常的人，是一個喃無佬（喪禮上做

法事的人）。某天他與十個、八個人去做法事，做到半夜三更才走，半夜剛好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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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下雪，冷得不堪，就到一個賣茶寮略為停下歇息，躲避寒氣。他在茶寮聽見

賣茶翁和賣茶婦兩個人講話，賣茶翁說：「我們雖然是窮，還有溫暖的床鋪睡

覺。現在路上還有行人。」賣茶婦就講：「這時候三更半夜還在趕路的，不會是

什麼好人，不是偷東西的賊，就是喃無佬。」果然被賣茶婦猜中。 

在這群喃無佬當中，其中有一個叫做妙 X，已忘記其名，大家只叫他做妙

禪師，後人稱他為高峰妙禪師。他可能有些靈機發現，聽見賣茶婦開口就說夜

行人不是好人，不是賊就是喃無佬。半夜三更還在外面，我們現在就是一個不

好人。 

他自己就有些覺悟：不要去喃唱了。喃唱究竟為何事？只是為錢。我不為

錢可以嗎？他覺得當然可以。他就說：「寧在深山饑餓死，不作人間應赴僧。」

於是他就奮發起來，當然就不再去喃唱。 

  他不去喃唱又做什麼呢？他去妙高峰搭茅篷，妙高峰是杭州一個高山，他

在山頂搭茅篷居住。他因為有些道心，平常又聽慣別人講那些如何如何就開悟

了的事，他就在那裡坐香，坐香他就開悟，他說自己大悟有十八，小悟就有無

數。大悟十八是他講的，除他以外，之前都沒有人講，後來也沒有人講，總之

悟就算了。 

  此事按照這個十八大悟的人來講，你一悟就很危險。妙高峰禪師的十八悟

是大悟，他也未敢稱為究竟，不知還有多少百悟屬於大悟，小悟屬無數；這已

經可知道，這個「悟」，都不知是怎樣的？ 

這件事，我們才是「悟」，我們即是罵那些「悟」。你們哪個「悟」就該

罵。為什麼呢？你們究竟悟什麼？你們未悟之前，你們有目的。有什麼目的？

你們認定自己有靈魂，認定自己有佛性，認定自己有八識，認定自己有本來面

目，認定自己有清淨法身，認定自己具足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

得，要設法去除妄想執著。你們認為，用一番工夫去除妄想執著，就叫做

「悟」。這「悟」又分大小，大悟裡也有很多層，你們不知「悟」到哪裡？ 

  這裡，我們有一句話批評這些人，凡是說這樣「悟」，都叫做深入邪見；說

之前的目標未曾「悟」，都是邪見，不過還未曾深入；你若是相信這個是佛性，

可以成佛，這是深信邪見。這些「悟」就叫做深入邪見，入地獄入得很深。他

們所有人都是這樣希望開悟，想做祖師，想成佛。 

  現在都還是這樣，很多人都是志在開悟；如果不開悟，就變成一個糊塗

鬼，講經也沒有用；本來就是，他未開悟就去講經，豈有不是糊塗蛋？他就算

是開悟講經，都是糊塗蛋。 

我問他究竟講什麼經？他說：「我什麼經都講。」 

  這樣，入地獄就更快。他什麼經都能講，他也講《法華經》，我知道他把各

種經都當作是《法華經》。他有一句這樣的話：佛未講《法華經》以前，放光動

地之時，已經講完了。 

怎會這麼奇怪？如果已經講完，又何必彌勒菩薩來問一大番？又何必文殊

菩薩講一大番？又何必佛讚歎一大番？又何必舍利弗三請一大番？又何必佛答



23 
 

舍利弗之妙法時講「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又何必要講開佛知見、示佛知

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 

他們這些人這樣搞，都不知在搞什麼鬼，又指責某位講經人未曾開悟，兩

家彼此鬥爭，鬥爭得很劇烈。 

講開悟的屬於宗門，講經的屬於教門，其實兩門都是地獄門，阿鼻地獄

門，講經是阿鼻地獄門，講開悟的也是阿鼻地獄門，你們花多些心思去講吧！ 

當然，他們是破壞佛教，有什麼法子不是地獄門？我們就要這樣批評他

們。我勸你不要去開悟，我又勸你千萬不能隨便去講經，你如果要講經，就好

好地研究清楚才去講，未研究清楚，你絕對一句都不要講，這就好了，以免地

獄多兩個這樣的人。他們把這個「悟」字，講得很有味道。 

  我們現在應怎樣講？我們現在不應該講。我們又怎能講？那是屬於一乘菩

薩的事情，屬於佛令他們如何的事情。我們能不能代表呢？我們絕對不能代

表，這些屬於「佛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

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

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無量無邊一切未曾有法，總名叫做「佛知見」。你

去「悟」它，你要知道才能悟，不知道就不能悟，這是屬於一乘的悟。一乘菩

薩，佛開導他，他就能悟。他們與我們一樣嗎？我相信絕對不會與我們一樣。 

第三句「悟佛知見」講完了，下面講第四句： 

「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 

「欲令」也是屬於佛，「眾生」按照上文那樣講。這個「入佛知見」即是入

佛智慧。這個「入」又怎樣講呢？我們當然不能去講怎樣叫做「入」，那就解釋

字面，但解釋字面又不中用，現在又不是教小孩子要解釋字面。 

一乘菩薩的「入」，是證入嗎？我不講他們是不是證入，你何必理會他們是

否證入？那是佛的事情、菩薩的事情。 

第四句多了一個「道」字，「入佛知見道故」。這個「道」字又不知怎樣

講？老實講，就是一個「不知」最乾淨，不知這個「道」字怎樣解釋。上面三

句都沒有「道」字，如果有「道」字應該這樣講：「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

道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道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悟佛之知

見道故，出現於世」。但這三句都沒有「道」字。這個「道」字佔的地位之重要

性，都相當重要，佛為這件事出世。 

  這四句話就講完了，其實不知還有多少千萬句，我們就不能安立那麼多。

文字上就講完，講完就要結。 

「舍利弗！是為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這是回應前面所講，而解釋佛意，就無須再解釋「隨宜說法」這四個字。

佛意就是這樣的意趣。 

你說這件事嚴不嚴重？每位佛都是一樣，這裡講「諸佛」，即是每位佛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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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諸佛有國土，這屬於空間；無量劫自從有佛以後，都是一樣，這是時間。

自從有佛直至現在，你說有多久？在空間與時間來講，所有佛都是這個觀念，

就是為那些墮落菩薩才有這個觀念，不是為墮落菩薩就不會有這個觀念。佛若

沒有這個觀念，就老老實實令眾生開佛知見，這個是一乘眾生，不是墮落的，

就不須「欲令」二字，直接令眾生開佛知見，這個「令」字就用得著，那個

「欲」字就用不著。 

我要對你們講，不講諸佛，就講我們釋迦佛，釋迦佛也是一樣。釋迦佛在

這五十年有沒有令眾生開佛知見？有！他怎麼講？是初時就講《法華經》嗎？

是呀，很早就講《法華經》。最早為什麼人講《法華經》？為一乘菩薩講。佛在

兩個地方講《法華經》，佛在鹿野苑為權教菩薩講《法華經》，佛在菩提場為無

量菩薩講一乘《法華經》。 

  這是怎樣知道的？我們看<方便品>，就可知這兩件事。在這品下面的偈頌

有說：「我坐道場時，人天未來集，有佛子心淨，柔軟亦利根，無量諸佛所，而

行深妙道，為此諸佛子，說是法華經。我記如是人，來世成佛道，以深心念

佛，修持淨法故。此等聞得佛，大喜充徧身。佛知彼心行，故為說一乘。」這

表示佛在菩提場有講。在菩提場講，佛就不是為這些菩薩「出現於世」。 

  佛既然不是為這些菩薩出現於世，佛現在出現於世，就不應該對他們講。

而佛出現於世對他們講也無過，他們來到佛前，他們向來也是親近佛，不過他

們也會離開。現在看見佛在這裡，示現做一個新佛，他們又來恭賀佛，來見

佛，來道喜，佛就同他們應酬。用什麼可應酬？佛就為他們講一乘《法華經》。 

  在哪裡講起？這就要去問佛才知道。他們這些大菩薩，「於諸無量佛，而行

深妙道」，是不退轉大菩薩，佛就要向最高深之處對他們講，不能把他們當作是

初發心菩薩來為他們開佛知見、悟佛知見，不能這樣來搞。 

  就如你現在做教書先生，做一個老師，你的學生就有不少。你現在於此地

教學，有一班舊學生來見你，你都要有兩句話來應酬他們。你講什麼呢？當然

是講一些舊學生還未知道、還未認識的，你供養他們幾句好話，這些是禮物。

他們來見你，你要有些東西貢獻給他們，做人就要這樣。你知道他們的程度，

你就對他們講一講。 

佛亦復如是，那些大菩薩還未成佛，還要聽法。我們釋迦佛對他們講，講

了多久？經中沒有提及講了多久，以兩個時間來講，可能是講了無量阿僧祇

劫。 

  （有人認為：）「不須這麼長時間吧？」真是要講這麼長時間。為什麼呢？

他的程度高，想聽多些，佛就對他講多些；也可以不須講很多，講三、五句就

可以。為什麼呢？他程度高不須聽太多，有兩句供養他已經足夠。 

（有人說：）「對這個講的時間太短，對另一個講的時間太長，說他資格

高，要講多些給他聽；這個也是說他資格高，不需要聽太多，也說得對。你講

什麼都可以。」 

  我就是這樣講，這些都屬於猜測，將來我們可以把這句話問釋迦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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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您當初在菩提場那裡，是不是為一乘菩薩講《法華經》？」 

  佛說：「是呀。」你又問：「佛您講了多久？」佛就會告訴我們。 

  你又說：「有個荒唐鬼，他把佛說法解作兩種說法，有一種講無量劫，另一

種是只講兩句。」 

他雖然是荒唐，但他兩句之中總有一句正確，都叫做有一半正確。兩句中

有一句正確也算好，都是屬於菩薩的程度高。這裡是講到《法華經》，這件事就

沒有人知道。 

  （有人問：）「有經文在這裡，怎會沒有人知？」 

  被你知都很麻煩。有人似乎知道，其實不是真的知道。似乎知道的人就

說：佛當日在菩提場，未起座就講《華嚴經》，現千丈盧舍那身（法身佛），佛

所講的內容稱為「聖賢談」，為四十二位菩薩廣說《華嚴經》。《華嚴經》是一乘

經，最初講一乘，《法華經》就是最後講一乘。不論是最初還是最後，其實是一

樣。他們是這樣講。 

其實佛最初講是《法華經》，他們就說是講《華嚴經》，他們絕對未曾明瞭

《華嚴經》是假的，他們未明白這件事。 

  （有人問：）「你又怎樣知道《華嚴經》是假的？」 

  我當然知道，我是一個華嚴學者，我若不知道《華嚴經》是假的，還怎樣

做人？《華嚴經》是假的，一句話就可以講完。講到在鹿野苑裡面，我們釋迦

佛已經講了《法華經》。 

  （有人說：）佛在鹿野苑為五比丘講小乘，直接轉十二行法輪，講四諦

法。何以你又說佛在鹿野苑講《法華經》？如果你又說佛在鹿野苑講《法華

經》，豈有不是與蓮池大師那句「四十九年間，開示佛知見」又是一樣？ 

  我不是講一樣，我不是說佛為五比丘講《法華經》。佛為誰講《法華經》？

佛為無量不退轉權教菩薩講《法華經》，這當然是有開權顯實，不過，只講了

三、五句話，無須多說。佛三、五句話為他們開了權，顯了實，就繼續為他們

講《法華經》。佛為他們講《法華經》，即是令他們「開佛知見」，即是「示佛知

見」，即是令其「悟佛知見」，令其「入佛知見」。這些菩薩相當多。 

  這一段文在哪裡？就在此品偈頌裡面，在三十四頁第四行有講：「舍利弗當

知，我見佛子等，志求佛道者，無量千萬億，咸以恭敬心，皆來至佛所，曾從

諸佛聞，方便所說法。我即作是念：如來所以出，為說佛慧故，今正是其

時。」 

這段文就是講此事，你慢慢去思惟，為何講出這件事？因為佛為五比丘

講，他們就證阿羅漢。為何這麼快就證阿羅漢？因為他們有宿世善根因緣，他

們習慣了。「從久遠劫來，讚示涅槃法，生死苦永盡，我常如是說」。佛現在又

為他們講，就很快證四果。 

但佛又說：你們又要知道，我在鹿野苑為五比丘講，令他們得阿羅漢，這

件事非常之劣，令我的心好比一噸重的石頭壓著那樣辛苦，真是很難講，很擔

憂。他們是大菩薩，為他們講這些傻話、下劣話，令他們證阿羅漢，你說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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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心！等於兒子回來，卻叫他除糞、擔糞，你說多麼痛心！真可憐！雖然是痛

心，但還有一點令我歡悅。哪點令我歡悅？當時就有無量菩薩到來我這裡，恭

恭敬敬。這些是什麼人？他們親近過很多佛，但可惜只是聞方便法。他們雖然

是聞方便法也好，他們現在有聽《法華經》的資格，我要趕快為他們講。我

「如來所以出」，出來幹什麼？「為說佛慧故」。既然是「為說佛慧」，他們可以

聽，就為他們講。「今正是其時」，這就太好了，都還有一點令我心安樂。不

然，見到這五個糊塗鬼，令我不知如何是好。這五人是傻瓜，你說要教化他們

多麼辛苦呀！但辛苦之中也有一些令我甜甜的。這個意思，是要大家好好地聽

《法華經》，不要太馬虎，如果繼續馬虎就無法吃得好。 

  這就作為解釋「隨宜說法，意趣難解」，解其「意趣」，佛為此事出現於

世，是一件大事，你知道嗎？你猜就猜不到，的確是「難解」。佛已明白告訴

你，你能不能了解？ 

  （有人說：）「佛說的話大概能了解，而話中所含之義就不能了解。」 

  不要緊，所含之義你不應該解釋。為什麼呢？佛還未對你講，你不應該解

釋，你只要聽佛說就算了。即是等於我們現在解釋經典一樣，解釋經典只是解

釋文字經，不是解釋經義之經。 

  （有人說：）「這也無過吧？」 

  這也可以。由此我們就知道，我們對於這句話要很有信心才可以。佛是為

我們出世，是什麼事情佛為我們出世？因為我們是佛子，從佛口生，但墮落

了，佛就為我們出世。這是講釋迦佛，其他佛或者我們也在內，這是師徒關

係，一定要了解，「難解」也要解，要解佛意。 

我們受持《法華經》，要把這句話放在意識裡面。「佛為我們、佛為我

們……」，你時常都是這樣念著就對了。 

  （有人說：）「這沒有什麼意義。」 

  這個意義很深，怎會沒有意義？佛為我們，你想一想，我們本來是財主兒

子，我們現在墮落成窮子，窮子連擔糞的資格都沒有，掃地、抹地的資格也沒

有，多麼可憐！雖是可憐，但知道這件事，都還有少少的安慰。為什麼呢？我

們有父親，父親是大富翁，這都有些安慰。 

  我們何時見到父親？父親何時見到我？父親見到我們就容易些，我們見到

父親就難。我們自己有這個印象，有父親而且又是個大財主，我們目前辛苦都

不怕。我們目前只是為衣、為食，不是為發財，發財那件事我們不必擔心，財

帛自自然然在那裡，我們的父親為我們保管得很好，不須我們擔心。因此我們

就得到安慰，窮也窮得安樂。 

  （有人說：）「有什麼安樂？綁緊褲帶挨餓還說安樂。」 

  這又是另外一回事，誰叫我們窮？但我們的父親存放了財富在那裡，我們

回去就可享受，何須太擔心？我們精進修行吧，佛時常都關顧我們。我們也都

知道佛時常在關顧我們，我們就有所安慰。 

我們要知道這些，這個名稱叫做念佛。念佛不限定要念佛的名號才叫做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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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我們念佛的什麼呢？念佛這樣、這樣、這樣……，這就可以了。佛這樣念

我們，我們也應該這樣念佛，就不須念佛名。念諸佛也可以，念釋迦佛也可

以，我們釋迦佛就是這樣，這些是一個概念。不過《法華經》裡面所講的重要

之語更多，總可以隨便用某一句做我們受持憶念的背景，我們就靠這句話作為

背景就可以了。你就不要糊裡糊塗地去念阿彌陀佛，也不要糊裡糊塗地去念藥

師佛，不可以這樣。如果這樣做，就是違背《法華經》。 

  下面還有幾句話屬於諸佛章： 

「佛告舍利弗：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 

    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 

這幾句話是開權顯實。前文有沒有講開權顯實？前面是講顯實，還未講開

權，這裡是講開權，所以佛對舍利弗講：「諸佛如來……」 

「諸佛」即是「如來」，「如來」即是「諸佛」。「但教化菩薩」者，諸佛志

在教化菩薩，不會志在教化三乘。這些菩薩就是一乘菩薩，就是墮落菩薩。他

們墮落之中，有機會就見到佛，佛為他們講兩句，就是一乘菩薩。諸佛單獨志

在教化菩薩，也即是為一大事因緣。 

  諸佛「諸有所作，常為一事」。「諸有所作」者，指諸佛「隨宜說法」，現種

種神通相，做種種事。佛本來不須做這麼多俗務，「做」都是三乘，一切動靜、

語言、行住坐臥，諸佛都未有把這件事忘掉，這就「常為一事」，常為教化菩

薩，常為眾生示佛知見，令眾生開佛知見，令眾生悟佛知見，令眾生入佛知

見，是為這件大事。 

「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這個「示」字屬於佛，「悟」字也屬於佛。前

面那個「悟」字屬於眾生，這裡的「悟」字屬於佛。我們要看懂文字才可以，

這個是心念。 

  （有人問：）你說這幾句叫做開權，有什麼開權？這裡又不見有「開權」

的字眼。 

  經文說「但教化菩薩」就是開權，教一乘菩薩，就不會教化三乘人。 

  （有人說：）「三乘人也有菩薩。」 

  三乘人有菩薩也不算，他們都不算是一乘人。如果要算一乘人，就要聽

《法華經》才算是一乘人，但教化一乘菩薩，這就是顯實。顯實之後，那個權

就沒有用。你又想我們教三乘，不會有這件事。三乘是「隨宜」，隨眾生的好

樂，隨眾生的力量，隨眾生的根基，為他們說法。 

現在講到這裡，就不必把它當作是一件事，而要把佛意當作一件事，佛意

就志在教化菩薩，這又即是顯實，顯實對面就叫做開權。佛所說的話裡面，每

每是講顯實就快要講開權，每每講開權就快要講顯實，每每講開權就不講顯

實，每每講顯實就不講開權；雖然不講，又即是講。我們要搞清楚這四句，否

則就太麻煩、太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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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佛章講到這裡就講完了，若把諸佛章套用在下面，每句都可以套用在下

面其他的六佛章裡面，全部都用得著。 

  下面講我們釋迦章，釋迦章屬於第二章。 

「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 

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 

這些經文很重要。為什麼呢？因為很簡略。前面諸佛章相比這裡，就叫做

廣，這兩章是廣與略。經文如果真要簡略，就應該這樣講：「舍利弗！我亦復如

是。」這就講完，「亦復如是」就講完了。 

  你若用「亦復如是」，也要講多兩句：「但以一乘故，為眾生說法。」也即

是「但教化菩薩」，不會教三乘混帳鬼。 

這是釋迦佛一向以來的觀念：我未出世以前無量劫，你墮落了。我現在出

世也是一樣，從前也是一樣，為教一乘菩薩。 

這裡突出「一乘」二字和「一佛乘」三個字，我們就要注意，經文一路講

下去，就由這句話為根本，應該是很快就講「如來但教化菩薩……」 

  七佛章是先講諸佛章，其次就講我們世尊出世那一章。在釋迦章，釋迦佛

說：「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 

「如來」是釋迦，釋迦佛說：我也是這樣做，我但為一佛乘故。「以」也可

以解作「因」，釋迦佛因一佛乘為眾生講權教法。「為眾生說法」者，就是「隨

宜」。因「一佛乘」，就是釋迦佛自己的本懷，佛的心就是為一件事，為一佛

乘，一乘是成佛故，故名一乘，這些是實實際際可以成佛。 

以前三乘裡面，有一部分叫做佛乘。雖然這一部分叫做佛乘，但屬於方

便，方便就不真實，不算一乘實教的佛乘。 

這裡是講一乘實教的佛乘，為這件事，為人，為法。「為人」者，就是為你

們，「為法」者，就是你們往昔的一乘行，你們往昔的開佛知見。我釋迦佛現在

想令你們復願，是這個觀念。 

「為眾生說法」即是為你們說法。說什麼法？就是說三乘，或兼說人、天

法，也是一樣，即是種種說法，這些在此品開頭已講：「吾從成佛以來，種種因

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著。」為他們說法，「令

離諸著」，只可令他們離開六道苦惱，又令他們得三乘智慧福報，叫做令他們得

三乘涅槃，不會實有涅槃。既然不會實有涅槃，也無阿羅漢，也無辟支佛，也

無權教佛，即是方便。 

佛對你們講這件事，雖然是這樣講，究竟的佛意不在此，佛意在一乘，正

是「意趣難解」。這是我釋迦佛的用意，用意就是用在你們身上，我就是為你們

出世，「為一大事因緣」，是為你出世。如果是為一佛乘，在一乘淨土裡面就不

須出世。 

  佛現在究竟為你們講什麼？都是講出世，這就解釋清楚給你們聽，舍利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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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品開頭曾問釋迦佛：「世尊何因何緣殷勤稱歎諸佛成就第一甚深微妙難解之

法？」我釋迦佛的意就是這樣，讚一讚佛智，你舍利弗就會來問我；你問我，

我就會講給你聽，就是講這件事。你如果聽不懂我講的那句話，你就去看諸佛

章，諸佛章也是一樣，也是說「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我釋迦佛也是一樣

「隨宜說法」，我的「意趣」也是「難解」。我的「意趣難解」，現在就講明白給

你們聽，沒有隱瞞，「但以一佛乘故」出現於世，為你們說三乘教，常常為此一

事，「為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無有餘乘可為也，除一乘之外，多一點、多

一厘芝麻、綠豆那麼少都沒有；什麼若二、什麼三四五六、什麼千萬，我不會

為這些事。如果各樣都為，我就很辛苦，為柴、為米都要為，我不會為這些零

星事，「為」者，只為一佛乘，還有什麼可為？ 

這就要你知道，為你們「開佛知見」，為你們「悟佛知見」，為你們「入佛

知見」，但教化你們，志在你們成佛。 

  現在這裡經文說「若二若三」，這四個字都很有問題。這四個字有什麼很大

問題？你一不徹底明瞭，就會解錯。為何又會解錯？是不認識「二」字、不認

識「三」字嗎？ 

  你認識這兩個字都不中用，你看上面那個「一」字就知道，「但以一佛乘

故，為眾生說法」，並未有以二、三、四、五、六乘為眾生說法，沒有其他乘，

故「無有餘乘」。這個「二」、「三」，不是指二乘、三乘。 

  （有人說：）「一定是二乘、三乘，為何又不是？二乘當然是二，三乘當然

是三，一乘當然是一，一定是這樣。」 

話雖如此，但這裡你不能解作二乘法，不能解作三乘法，也不能解作二乘

人，不能解作三乘人。你若一定要解作二乘人，又解作三乘人，又解作二乘

法，又解作三乘法，都好像是可以，但只是好像而已，不是真的可以。 

說「無有餘乘」者，就是無二、三乘，這叫做開權，「但以一佛乘」，這就

是顯實。明確告訴你：「無有餘乘。」這個「餘」字是數目，數目一定是連著

「乘」字，表示沒有多一點的「乘」，就不是指聲聞、緣覺二乘，也不是指另一

個聲聞、緣覺、菩薩（或佛）叫做三乘；不會有這些文法，這些文法在別處

用，或者可以有，在這本佛經裡面絕對不會有。 

  這一種文法在佛教裡很要命，不論誰碰著它都沒命，你不要碰它，你碰它

就沒命，所以叫做要命文法。 

你若硬要吹大它，就不必說了。你要看下文才能明白，下文就這樣講：「舍

利弗！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何況有三？」你讀這些文字，這些文字都算要

命，你碰上了就沒命，這麼神奇。所以佛經裡有些這樣古怪的句語，古怪的語

句就不容易明瞭，文字是非常之淺，「一」字就到「二」，「二」字就到「三」，

「三」字到「四」，「四」就到五，這樣的文字，你說多麼淺！淺到極點。文字

雖然淺，但你就不懂，這就要命；任何人都不懂，這才奇怪。 

  （有人問：）「你又怎樣知道任何人都不懂？」 

  我請你向從前的人解釋《法華經》那些種種說法，你向那裡尋求，你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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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怎樣講，那些註解不難找。不過，我就可以大膽講，那些講解《法華經》的

人簡直不懂文字，這樣就講完了，不須講他不懂文字之義。 

  義是什麼？義就是一乘之外更無多一點。既然更無多一點，若把聲聞、緣

覺或菩薩、佛裡面，當作一點可不可以？這又可以，你就進入那一點吧，那個

人就不是說你，你硬要拖他來，你已經落在死路，他都是要殺你的。 

  講到我們「釋迦佛所為」者，是一大事因緣，不為其他種種，一句這樣的

話，就是開權顯實。 

  （有人說：）這句的文字不見有什麼開權，不見有什麼顯實。 

  這個「無」字就是開，「但以一佛乘」就是顯。還有哪裡講開？哪裡講顯？

在諸佛章裡，「但教化菩薩」，當然是不教化其他，諸佛念念都是志在教化菩

薩。 

這裡已講了兩章，下面再講第三章： 

「舍利弗！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 

第三章這樣講就算了。這是我們釋迦佛一句簡單的話。在「一切十方諸

佛」前面，是講「諸佛」，「諸佛」在「一切十方佛」之內嗎？這又可能有在

內。 

  （有人說：）既然「諸佛」都包括在「一切十方諸佛」這一句之內，前面

又何必講諸佛章？不如一早就講「一切十方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一

路這樣講下來就算一章，豈不更好？何必拖這麼長，「諸佛」又算一章，「一切

十方諸佛」又一章，這是什麼道理？其實都是一樣。 

  要講起來，的確是一樣，難道「諸佛」就超出「一切十方佛」之外嗎？

（釋迦佛說：）當然不會超出。不過，那些聽者有些問題，我說「諸佛」，他所

緣的我那句話就是「諸佛」，三尊、五尊也叫做「諸佛」，十尊、八尊也叫做

「諸佛」，千尊、萬尊也叫做「諸佛」。他們那些人很蠢，就要講到他們明白。 

（有人說：）佛您講得籠統，只講「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 

這件事，釋迦佛所講，似乎有一個不了義在其中，這不了義就是講多些，

找多些話來講，因此另外分開一章。 

  有些人就嫌累贅，但佛就不嫌累贅。因為那些三乘人很糊塗，佛就要分成

兩節對他們講，明明是一樣，都要分割成兩章，「諸佛」和「一切十方諸佛」各

自一章。 

  （有人說：）「一切十方諸佛」的範圍很大，「諸佛」的範圍也大。如果不

講這一章，你敢不敢把「諸佛」這一句放大到「一切十方諸佛」那一章？這樣

講可以嗎？ 

  我都是有些不敢。為什麼呢？十方諸佛可以包括三世佛在內，別說三世，

即使是十方，我說「諸佛」裡佛意那一方面，可以講是「十方諸佛」；而聽者裡

哪有這麼大的思想緣一切十方諸佛？ 

講到「法亦如是」，這個「法」字又要注意，「法」字怎樣講呢？前日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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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了這個「法」字，是當作「儀軌」來講，當作「儀式」來講，當作「規則」

來講。規則也是法。現在是什麼規則？就是佛的權實規則，就是開權顯實的規

則，就是每尊佛都是「但教化菩薩」的規則，每尊佛都是「為一大事因緣」這

樣的規則。佛除非不出世，出世就少不了這一套規則。 

  難道所有佛都是這麼死板，好像現在制作餅那樣，用「餅印」印出來，每

個餅都是一樣？ 

  這件事又不可以這樣講，餅印無論再印多少都是一樣，佛法未必是這樣死

板。但是，權實是這樣，隱實施權是這樣，開權顯實一定是這樣。為實施權，

「唯以一大事因緣」，「以一佛乘故」就是為實。施權為眾生說種種法，「種種因

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這是權教。但是，裡面分析起

來，十方佛各有各講，所對之機一點都不會相同，法怎會是一樣？規則雖同，

做起來又不同，這叫做「隨宜」，隨機變遷。 

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好，事前說了要如何做，等到做起來就會有不同，會

遷就自己所在的地方及時節因緣，會遷就自己的知識，就有不同之處，這正所

謂籠統。 

「法亦如是」不是指佛法的法，不是指一乘法，不是指權教法，而是一個

模型，它「亦如是」，你說多麼簡單。 

  這裡的經文叫一聲「舍利弗」的名字，表示經文轉去另一章。諸佛章、釋

迦章、一切十方諸佛章，已講三章。 

這裡有個復難。什麼叫做復難？那些聽眾，舍利弗也是聽眾，佛這麼講：

「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是為一大事因緣出世。」聽到這一句，聽眾裡面

就有些反對：「諸佛既然如是，您又不是這樣，都沒有關連，您又以諸佛來

講。」 

  話又不是這樣講，我釋迦佛也是一樣，怎會不一樣？ 

  （有人說：）「您釋迦佛是一樣，還有一切十方諸佛未必每位都是一樣，總

有一位、半位不同。」 

  不是呀！「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一定是這樣。 

  （有人說：）「你說一切十方諸佛都是這樣，我又可以這樣說，過去諸佛未

必完全是這樣，現在諸佛未必全部是這樣，未來不須講，未來佛都未出世。你

真是神仙嗎？能讓你猜到？」 

  其實，三世諸佛都是一樣，下文就講明三世佛是一樣。 

「舍利弗！過去諸佛，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 

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 

故，是諸眾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這裡突出一個「一切種智」的名目，這個名目，在權教裡面都有講。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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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一佛乘」，權教裡就沒有講。「一切種智」在權教裡面雖然有講，不過，現

在講的「一切種智」，是屬於一乘的「一切種智」，不要當作往昔那樣講。 

  佛對舍利弗說：舍利弗你要知道，你這個人很粗心，我講什麼你都不十分

注意，你又喜歡反對，我講什麼，你都是反對的一分子，你都算是一個糊塗分

子。好吧，我也都不怕你糊塗，我又不妨詳細對你講，「過去諸佛」隨宜說法，

就是「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隨宜說種種「譬喻」，隨宜說種種「言

辭」，隨宜以十二部經逗三乘機，隨宜「而為眾生演說」三乘各種法門；雖然說

各種法門，不作各種法門用；那作什麼用？「是法皆為一佛乘故」，作一佛乘之

用，這就是「意趣」，佛說三乘教的意趣就是「為一佛乘」。 

這件事可以這樣講，施權就是為實，「能為」就為於「所為」，權教是「能

為」，實教是「所為」。 

（有人問：）為什麼呢？權教又為不起。既然為不起，何以稱為「能為」，

一乘就稱為「所為」？ 

  這是佛意，不關你們的事，佛說法應酬你們，是有種種參差不齊。究竟諸

輩諸佛講了多長時間，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 

  這個時間又是另外一個問題，或一劫，或兩劫、三劫、五劫、十劫，這個

時間都很長。不像我們釋迦佛只講五十年這麼短。 

  為何釋迦佛又講得這麼短？因為人命短促，不能對他們講太多，只要他們

有機緣聽到，他們能證果就算了。 

過去佛壽命有長有短，眾生壽命有長有短，他們受法有多有少，把時間拖

長去遷就他們，都是叫做講權教。這個權教的作用，不單是屬於權，更把他的

力量用在為「一佛乘」。本來這個「皆為一佛乘」，乃是佛意，「意趣難解」。「隨

宜說法」的「意趣」在於「一佛乘」，他們就不知道這件事。 

「為一佛乘」，即是為他們「開佛知見」，為他們「悟佛知見」，為他們「入

佛知見」。因為他們有了權教的智慧利益，就有聽一乘的可能。這當然不一定人

人都有聽一乘的可能，若是「於諸無量佛，不行深妙道」，他就沒有聽一乘的可

能。 

佛為他們講三乘，要講無量無邊劫，大家不要以為只講一次就可以令他們

知道有一乘這樣簡單，這要看時機，一定是不容易。 

  這個「為」字就要注意，前面說「為眾生說法」，有一個「為」字，即是對

眾生說法。「是法皆為一佛乘」，這個「為」字又怎樣解釋？這個「為」字若當

作「對」字來解釋，「是法皆對一佛乘」，這樣講又不貼切。應該怎樣講？這個

「為」字就是「因為」，皆因一佛乘故為眾生講這些方便法。這豈有不是為實施

權，施權就是為實。 

  有一些糊塗鬼這樣盲目地解釋：諸佛「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

故」，「是法」即是這個法，一一法皆是一佛乘故，這個「為」字解作「是」字

之意，皆是一佛乘。 

如果皆是一佛乘，又用「故」字做什麼？這就不應該要那個「故」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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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說「皆是一佛乘」，在文法上是可以，但在道理上就不可以。為什麼呢？佛用

種種方便為眾生演說其法，這個「法」屬於方便，不是屬於一佛乘，所以就不

可以。我們依文法讀下去就知道，這是指明佛講這個「法」，皆為了一佛乘。 

  既然指明這個「法」，皆為一佛乘，不要「故」字可不可以？可以，有什麼

不可以？這就「能為」為於「所為」。 

  （有人說：）前面說「是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本來是「法」字，你又

改成「意」字。這裡「是法皆為一佛乘故」，這個「法」字，何以又不改成

「意」字？ 

  這裡不須改，佛意已在其中，「是法」的用意「皆為一佛乘故」，這是佛

意，這就加多一個「意」字，佛講「是法」之意趣，你就要明瞭佛意，這個

「為」字就是「意」。 

  過去諸佛是這樣，最初那一尊佛，是最早的過去佛，第二尊都屬於早，

三、四、五、六尊都是早，裡面有些值得研究。有什麼要研究？最初那一尊佛

是怎樣成佛的？是修菩薩行得來。他的菩薩行從何處得來？沒有佛對他講，他

的菩薩行是自己研究，自己一步一步從中發現，發現菩薩德，發現菩薩的知

識，一步一步發現，因為沒有佛對他講。也可以說，最初時，菩薩有很多，佛

還沒有。既然菩薩多，大家可以研究，可以交換知識，這裡面就有一些眉目。 

  這件事怎麼研究？有沒有成佛的目標？沒有。既然沒有成佛的目標，就不

叫做菩薩，可以說不是菩薩。「菩薩」兩個字是後來安立的。 

為何他們不是菩薩？因為他們不是求佛道，故不能稱為菩薩。他們不是菩

薩，又不是佛，這些是什麼人？我們現在就稱他們為菩薩，他們若成佛，人們

就稱他們為佛。我們現在稱他們為菩薩，他們當時有沒有稱自己為菩薩？沒

有。他們不是叫做菩薩。 

他們為何這樣研究下去？這是他們的智慧道德，日日增長。這種事情屬於

科學，自己研究科學，每日去研究，就有增長，不須有師承。這樣一步一步研

究下去，還有沒有增長？有。如是增長就有無量無邊那麼多層數，全都講增

長；增長到無可再增，又無所謂叫做圓滿。增到無可再增，突然間變相，所謂

叫做成佛。那時候也許沒有「成佛」這句話，一變，就變成。（他就覺得奇

怪：）「為何今天我這樣特別？往昔所得的都沒有現在這麼特別，現在真是大大

的不同。」於是就安立一個名字給他，叫做佛，這是最初的那一尊佛。 

  他未成佛之前又如何？就安立一個名字給他，叫做菩薩。他雖然沒有目

標，但以因果來講，不需要目標，他有如是因，必有如是果。這正是科學家的

研究，就得一個科學的享受，就是如此。 

  佛教是科學嗎？這個科學就不同世間上用物質、思想、電力各方面的科

學，這個是佛的科學，沒有師承，是自己研究。 

菩薩有很多，講到那一位菩薩突然不經意間中發現得到那個很特別的境

界，那個名稱就叫做佛。其他的菩薩就要跟他再研究，他就對大眾講：「我是一

切智。」一切智現前，什麼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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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菩薩也都快要成佛，大家都是同一流的人，但此事你又不可以著急

地說：「我快要成佛。」不過，最初的那位佛會說：「我相信你不久一定與我一

樣。」這就有兩尊佛、三尊佛、四尊佛、五尊佛，這麼多同志，研究的人，都

是大科學家，結果就快成佛。這麼多一大群這樣的人，得到特別的果報，這又

很好，就可以去宣傳，那時候就有佛教，有菩薩道。 

  講到過去諸佛，最初那一位佛所教化的人，退了菩提心，然後，佛仍關顧

那些退心者墮落，處處都要念及他們，處處看著他們，他們墮落在那裡，佛就

出現於世，又去利益他。佛自己成功了就容易做，佛出現於世就不難。一乘佛

一定有分身，要多少身就有多少身，這很容易。 

講過去佛就要這樣講起，如果不是這樣講起，你在與你最接近的過去佛

中，現在對上的某某佛、某某佛，你都似乎認識最近這兩尊，最初那尊佛你都

是不認識。雖然不認識最初那尊佛，但一定有最初那一尊佛，最初的佛不會是

很多一起成佛，不會有一尊佛被最初那尊佛親近學法。後來的佛講法，是遷就

眾生的墮落，這樣就容易些，都是「為一大事因緣」，「為一佛乘故」，這個

「故」字就是他的本位。 

「是諸眾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凡是聽聞過去佛的法，聞三乘教，終歸都要成佛，「究竟」即是終歸。為什

麼呢？佛要令他們成佛，令他們「開佛知見」，令他們「悟佛知見」，這就可以

了。 

  若佛不令他們又如何？佛不會不令他們，佛怎會不令他們？佛為他們講方

便教，念念都志在令他們，有機會的時候，何以又不令他們？不會這樣。既然

能令他們，就令他們「究竟皆得一切種智」，即是得一佛乘。「一切種智」就是

究竟果的名稱，「一佛乘」有究竟果，也有不究竟果。你得到「一佛乘」，「開佛

知見」也叫做「一佛乘」，「悟佛知見」也是「一佛乘」，「入佛知見」也是「一

佛乘」，不限定「究竟皆得一切種智」才叫做「一佛乘」。我們現在只是這樣聽

這個開權顯實的經，也叫做「一佛乘」。 

  怎麼這樣容易？你信就容易。信什麼呢？信唯有一佛乘，更無別的種種。

你就無須拖到三乘裡面，更無須拖到中國佛教的宗派裡面，更無須拖到西藏、

蒙古，更不要拖到錫蘭、緬甸。你自己就要有一個獨立的觀念：「我是什麼人？

我是聽《法華經》的人，我是一乘菩薩。」你是一乘菩薩，你就是一乘裡面的

人，不一定要等到成佛得一切種智才叫做佛、才叫做一乘。這個範圍就是這樣

講。 

  講到過去佛，有多少佛都是這樣？有些不出世的過去佛就不講他，凡是講

「出現於世」者，就要說三乘教。說三乘教就是「為一乘故」，以三乘教助起

他。怎樣助起他？若沒有三乘教助起他，他在地獄，你在地獄對他講一乘嗎？

他在天宮，你在天宮對他講一乘嗎？他在人間，你在人間對他講一乘嗎？都無

關連的，你為他開權都不可以，顯實就更加不可以，你為他開佛知見更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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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就要利用三乘教，令他得一點智慧，就撇開三界五欲，撇開三界的邪

見，他就容易聽一乘。 

  「過去佛章」和「諸佛章」所講是一樣，即是過去諸佛「隨宜說法，意趣

難解」，一路照樣如此講，才算是一章一章。下面再講「未來佛章」。 

「舍利弗！未來諸佛當出於世，亦以無量無數方便， 

  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 

      一佛乘故，是諸眾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這裡是講施權。這一章與「過去諸佛章」所講是一樣，相差的是：一個屬

於過去，一個屬於未來。 

  這件事，我們似乎不應該相信他所講。為何不應該相信他所講？未來佛還

未到來，菩薩或者是有，是在將來成佛。講到「未來諸佛」，就不止是現在菩薩

將來成佛，在廣闊來講，一切眾生全部都有份。為什麼呢？他們將來有機會，

就會受持佛法，修行圓滿成佛，就叫做未來佛。在將來那個時代，也即是現在

佛，所以有些人說：「他這樣的講法，我們可以不必相信他。」 

  如果不相信他，又很麻煩，所有佛都是一樣，過去佛一樣，十方佛一樣，

未來佛也是佛，為何不一樣？因為他未來。在我們的疑惑來講，裡面總有些不

同之處，是這樣講嗎？ 

  總有些不同之處吧？我就說不會。為什麼不會？未來佛，或是現在的菩

薩，或將來的菩薩，總要經過菩薩階級，次序修行才可以說成佛，他一定要受

一乘因果支配，這是一乘因果，就不會說什麼好處，也不會說怎樣參差，這是

必然的，菩薩道為因，成佛為果，又是一樣。 

過去佛也曾做過未來佛，人們見他是菩薩，將來會成佛，這就是未來佛。

這件事從頭到尾一連串那麼多，就是叫做一乘佛，由一乘菩薩修因得來，哪裡

會有什麼碰巧？你以為是幸運嗎？有什麼碰巧輕重長短彼此不同？不會的。所

以未來佛也一樣，經文就不能改動。 

  你看世間上的事物，去年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到明年、後年，再十年、

一百年、一千年，都是這樣，好像沙田柚那樣，不是今日才有沙田柚，不知多

少百年、千年、萬年已經有這種水果，長到現在仍然是有。為什麼呢？因為有

種子。將來的沙田柚同不同？我相信是同。或因地區水土不同，沙田柚又會變

相，這也會有。我說沙田柚在沙田就不會變，你若把沙田柚拿去別的地方種，

天氣和地質泥土不同就會變。 

佛不是說因過去、現在、未來時間不同，他同是一個佛種，依照中國人所

講，同是一心。這種講法很不妥當，認為這個是天然佛，不須修行。這又同什

麼一心？ 

其實是同一個法，「盡行諸佛無量道法」，這即是同，結果是成佛，「皆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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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種智」，這就是一樣，權實也同。 

  不要權可不可以？你不墮落十法界，就不需要權，你不墮落，要權教來幹

什麼？你以為佛很喜歡講權教嗎？講權教是出於不得已之事，勉勉強強對你

講。 

這一章與「過去佛章」的講法相同，這就講完了五章。下面講到第六章： 

「舍利弗！現在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中諸佛世尊， 

 多所饒益，安樂眾生。是諸佛亦以無量無數方便， 

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 

    一佛乘故。是諸眾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經文也是一樣，當然也會有兩句不同，但兩句不同也沒有什麼所謂。經文

說「現在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中諸佛世尊」，就講多了「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

土中」，未來佛沒有這句，過去佛也沒有講這句。其實過去佛也有「十方無量百

千萬億佛土」，未來佛也有「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怎會沒有？ 

這裡的經文也多說了「多所饒益」，這個「饒益」即是種種利益眾生。這個

利益是什麼利益？這個利益，你說兩種都可以，權有權的利益，實有實的利

益。「多所饒益，安樂眾生」，志在令眾生安樂故，諸佛就講權教。 

「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與過去、未來佛一樣，都是「為眾生演說諸法

故，是法皆為一佛乘」。 

「聞法」者「究竟皆得一切種智」，這件事又不容易講，現在諸佛有很多，

講權教法也多，為眾生講實教法亦多，若說「聞法」者「究竟得一切種智」，我

相信一位都沒有。為什麼呢？他正在那裡「聞法」，現在佛為現在的菩薩說法，

為現在的三乘人說法，有哪一個成佛？哪一個得一切種智？做夢就有，但都不

會多。 

  這裡講「現在」，這兩個字究竟是講什麼？是指現在今日還是現在今時？或

是現在今劫？這件事是怎樣解釋？ 

  經文沒有講，又未曾說過現在劫、現在年、現在月、現在日、現在時，經

文都沒有說，即是說，未入涅槃的就算是現在佛。講到現在佛，有些佛的壽命

很長，有些佛的壽命很短，無論是壽命長還是壽命短，有這麼多佛怎麼會沒

有？都是安樂眾生，都是說權教在先，都是說權教為了實，都是令眾生「究竟

得一切種智」。「究竟」兩個字即是「終歸」，那些眾生終歸「得一切種智」，他

們現在是未得，可以說就等於與未來佛一樣。 

我又相信，過去佛施設種種方便，雖然是為一佛乘，然後就開權、就顯

實、就令眾生「入佛知見」，但都未必「皆得一切種智」。 

  確實是這樣，我們就是如此。我們是過去的眾生，過去聽聞過《法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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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未曾成佛。別說我們，佛在世時那些四眾、阿羅漢，何嘗不是往昔的人？

他們也未得。這就有很多人都求「得一切種智」。 

  現在我們注意「究竟」兩個字，這又無過。「究竟」兩個字，換一個名稱，

就是「必定」， 可以這樣講，必定「皆得一切種智」。 

有人說：「這靠不住。」若靠不住，過去諸佛從何處來？現在諸佛又從什麼

地方來？怎會靠不住？難道是靠不住，我就硬說靠得住？我又不會這麼糊塗。 

這件事可以說是很齊整一樣的。（有人說：）「裡面就有不齊整相同的。例

如佛住世壽命有長有短，說法度眾生有多有少，哪裡有齊整相同？下文的偈頌

裡講，過去有種種佛，無量無邊那麼多種種佛，哪裡有齊整相同？」 

  你講的另外那些，就不是齊整相同；佛道一切種智，就是齊整相同，這是

究竟果。你說的壽命長短、淨土與非淨土，這些與眾生有相關係。其實佛壽命

也是齊整相同，在佛一方面來講，沒有一樣不齊整相同，無彼無此，「皆得一切

種智」。 

  現在這件事講起來，「諸佛章」、「一切十方諸佛章」、「現在十方諸佛章」這

三章的經文其實是一章，這裡清楚地說「現在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中」，「一

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這些簡直是相同，「諸佛」也不能走出「一切十方諸

佛」的範圍。過去佛就不講了，現在佛總可以講。 

所以我就說七佛章，其實是一佛章。說一佛章，就是「諸佛章」，全部包括

過去、未來、十方，無有不讚。用很少的句語文字來說，就是「一切十方三世

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唯有諸佛乃能知

之，所謂欲令眾生開佛知見故，即是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 

你知不知道？這是略講，略講就是這樣講，就不須講七佛那麼多。講到

「諸佛」，我們釋迦佛當然在內，在十方三世中，我們釋迦佛是現在世的人。這

就很簡略地講。下文所講，有很多這樣的略文，略文即是總括來講。 

  現在好像沒有什麼意思，分七佛章攤開來講，可以無須攤開來講那麼累

贅，所以有人就嫌經文攤開來講很累贅。經文現在攤開來講，我們都未曾會

聽，還嫌經文講得多麼累贅，如果再講得簡略一些，我們豈不是更糊塗？所以

有些人又希望講多些，因此各各不同，各有各講，諸佛有諸佛講，釋迦佛有釋

迦佛講，一切十方諸佛有十方諸佛講，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各各有各人

講，這就造成不同，但人們不知道「法亦如是」。 

「舍利弗！是諸佛但教化菩薩，欲以佛之知見示眾生故， 

欲以佛之知見悟眾生故，欲令眾生入佛之知見故。」 

佛就是這樣出現於世。這幾句話是配合上面「釋迦佛章」，「一切十方佛

章」、「三世佛章」都有這幾句話。「是諸佛」都是如此，這個「諸」字就管這五

章。為何又不管六章？因為「諸佛章」裡已經有那句的內容，「諸佛如來但教化

菩薩」，「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就是那句的內容。而下面的五章就沒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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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妨在後面補充，佛就對舍利佛說：這五佛章，諸佛都是但教化菩薩。 

這裡也是沒有三乘。不過，有些人糊塗起來，就說這即是教化大乘，不教

化小乘。這句話似乎講得很妥當。如果「但教化菩薩」，不教化小乘，而權教大

乘就是菩薩注意的，這就出現於世，這就志在教化菩薩，令菩薩開佛知見、悟

佛知見，何以又不為他們開佛知見？又說屬於三乘？這就講不過去。 

  但教化一乘墮落菩薩，令他們不墮落，令他們開佛知見就不墮落，「使得清

淨故，」令他們「入佛知見道故」，令他們不久「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在「開、示、悟、入」四個字中，「欲以佛之知見示眾生故」，是講「示」

字。「欲以佛之知見悟眾生故」，這個「悟」字屬於佛，佛覺悟眾生，即是警惕

他們。因為一乘菩薩在修行中，有許多錯誤之處，佛看到就教他們：「不可以這

樣做，你們搞錯了。」教導他們之後，他們自己就會覺悟：「我真的又做錯

了。」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不可以亂來！佛要令他們覺悟，「欲令眾生入

佛知見故」，令眾生得以瞭解佛的智慧，佛知見即是佛智慧，所以佛出現於世。 

以上是講六佛章。然後講下去就是第七章，第七章重講我們釋迦佛。 

「舍利弗！我今亦復如是，知諸眾生有種種欲，深心 

  所著，隨其本性，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力，而 

    為說法。舍利弗！如此皆為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 

釋迦佛說：我今出現於世，與前面五佛一樣。 

（有人說：）「前面明明講六佛，你又講五佛。」 

前文有釋迦章在內，分作我釋迦有兩章，除了我釋迦的兩章，就是五章。 

「我今亦復如是」，與三世佛、十方佛及諸佛一樣，我釋迦佛就知道眾生

「有種種欲」，三乘人各有不同的「欲」，這個「欲」字就是三乘裡面的好樂

性。三乘人好樂什麼？總名就叫做好樂三乘，小乘好樂小乘，大乘好樂大乘，

他們有這個種子，這個種子我知道他們各各差別不一，各有所修，各有所得，

這是他們的習慣，「種種欲」就是習慣。在時間上來講，自從墮入十法界裡面，

這「種種欲」就是屬於三乘之四聖，這三乘之「欲」習慣了，形成特性，這是

輪迴性。這個「欲」字不是色、聲、香、味、觸五欲之「欲」。如果是色、聲、

香、味、觸，也有種種不同。這裡說的「種種欲」，不是談五欲那一方面。 

眾生「深心所著」，這個「深心」是他們的功德心，功德心「著」其所好。

他們好什麼？他們有地位，他們雖然是「有種種欲，深心所著」，但這些屬於無

常；盡管是無常，而他們有些種子的繼續性質存在，即是一個好樂性，這個好

樂性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種種欲」怎會不知？他們不知就不知，就如現在的人，你怎能知道你從

前喜歡什麼？你以前的善根如何？執著成什麼樣子？都不知道。佛就知道，所

以「知諸眾生有種種欲」，這些不是現在的。「隨其本性」，佛以智慧力，隨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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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宜，即是「隨宜說法」。隨他們的本性，這個「本性」者，就是「深心所

著」的「欲」性，這個本性不是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本有佛性，這裡說的不

是這個意思，我們要跟從上文之意才可以。 

隨眾生的「種種欲」，佛就以十二部經，種種方式去逗他們的歡喜。「言辭

方便力」，這「方便力」三個字，應該提前放在前面，即是「以方便力，種種因

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要提前。方便即是智慧，智慧力很強，這個是權

智。佛知道三乘人的權機，往昔三乘的習慣都知道，就能對付他們，遷就他們

所好「而為說法」，說三乘法利益他們，他們就證果。 

  好比我們釋迦佛在鹿野苑，就知道五比丘之「欲」，他們都是小乘欲，有小

乘根性，就對他們講小乘。其他人不知道，五比丘本人也不知道。所以到後

來，就有四句話說明：「從久遠劫來，讚示涅槃法，生死苦永盡，我常如是

說。」這就是他們的本性，「從久遠劫來」都是這樣讚，這些是「欲」。他們執

著於「生死苦永盡」，這些好處成了種子，他們即使墮入地獄，這個種子都不會

失去，墮落什麼畜生、餓鬼，千萬劫都不會失去。 

   （有人說：）「若按照這樣講，這就是一乘，一乘才不會失去。」 

  他們雖然不是一乘，但也是無常。為何不會失去？是因為他們已經證得涅

槃，證得涅槃就沒事了嗎？不是的，也是無常，人是無常，他們的習慣種子仍

然存在，佛遷就他們存在的種子來說法，正是「逗機」，也即是「隨宜」。「隨

宜」的意思就是這樣，佛的「意」就不在此，「如此皆為得一佛乘」才是我釋迦

佛的意，為你們成佛「得一切種智故」，我才對你們講，否則我就不對你們講，

我就是為這件事出世。所以，令你們「開佛知見」，令你們「入佛知見」，我也

是與諸佛一樣。我若不是這樣講，你們一定不知道，我一定要這樣講，你就知

道這個權教有如是的作用，唯有一乘實教才算靠得住。 

  這就不講太多了，下面是結文： 

「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何況有三？」 

十方世界中只有一乘，這是顯實；更無二乘，就開除了，別說更有三，更

有千萬都是要開除。 

  這裡未曾說有一乘，時常都是這樣講，為何又不說「十方世界中唯有一

乘，尚無二乘，何況有三」？ 

這是結文。如果講結文，把它提前講，就不要講太多，無所謂七佛章，一

定會多事。所以這樣講較好：「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只有一乘，絕無二乘，何況

有三？」這就總括了。 

  他們能覺悟嗎？他們應該覺悟。他們如果不覺悟，你又不妨再為他們講。 

  （有人說：）「佛說無二、三，但佛整天都講二、三。這又如何解釋？」 

  佛是遷就眾生的「欲性」才這樣講，你以為佛一定要講嗎？這個二乘、三

乘，就指不是聲聞、緣覺二乘，不是指聲聞、緣覺、菩薩（佛）三乘。 

  有些人解錯了「尚無二乘，何況有三」這句話。他們說：「你可以說沒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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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你不能講沒有大乘。你說二乘是方便，都勉強可以這樣講，這個大乘可以

說得上是真實，可以說是存在。這個大乘就不是一乘，大乘雖然不是一乘，但

大乘比聲聞、緣覺兩種乘好很多；大乘菩薩行菩薩道福德大、智慧大、成果

大，這件事都很靠得住。」 

權教佛都沒有，何況有三？這句經文應該這樣調一調：「舍利弗！十方世界

中只有一乘，無有三乘，何況有小乘？」這樣才對，即是尚無大乘，何況有

小？調次序就對了。 

但現在的經文，以文法來講，是「尚無有小，焉得有大？」這樣是不合

理，文法亦不合，道理也不合。你說這是多麼糊塗呀！ 

  這裡的結文就是這樣結，這二、三，是數目，不是屬二乘小乘，不是大

乘。佛講話不會那麼糊塗，佛若講二乘又講三乘，豈不是累贅？「三」裡面有

「二」在內，不會這樣累贅。 

那些人的糊塗之處，是世間少有。他們說：「尚沒有聲聞、緣覺，何況有聲

聞、緣覺、佛？」這些話是多麼糊塗！隨便什麼人講話都不會這樣講，何況佛

作如是說？只有我們中國那些大德佛教徒，那些真是糊塗，他們偏偏要這樣

講，你說多麼糊塗！若說要他們讀經，我就說他們一個字都不認識，就是這個

道理。 

  為何說他們一個字都不認識？在《法華經》裡每一個字，即使是最淺的，

你拿那個字出來講，你一定講錯，你想不錯，都絕對不可以，我保證你講錯。

你盡管提一個字出來講，看你認識不認識？這個字若離開了《法華經》來講，

我知道你是認識的，一落在《法華經》，你就沒有辦法，這就一定難倒你。 

  講開權顯實的《法華經》，講到這裡就講完，無經可講，七佛章講完，又結

文，還有什麼可講？事實又不是這樣，下面還有很長的經文。不過，那些是多

餘的，可以不須講。怎樣叫做多餘？佛又要講，又要釋除眾人之疑。佛既然說

沒有三乘，何以往昔佛又要講三乘？今日才來開除，豈不是多此一舉？佛就找

多些事情來做，找多些工夫來做。這件事就很難講，這都是因為你們。因你們

什麼？因你們五濁惡世的罪垢重，不得已佛要講三乘，為你們洗滌五濁的罪垢

而講三乘；你們如果沒有罪垢，佛就不須講三乘。 

  現在講起來，這裡有兩種講法，前面說「知諸眾生有種種欲」，將就其欲性

講三乘；現在才說你們有五濁罪惡，才為你們講三乘；兩種都會有。 

（有人說：）眾生是有罪惡，罪惡就是障礙你的種種欲性。這兩種是相

關，你雖然有欲性，你又不能發現。為何不能發現？因為你有五濁煩惱，障礙

著你，你就不能發現。佛把你的五濁障礙剝除，就令你的本性接近。佛教小

乘、大乘都是這樣講。 

講到「欲性」者，就歸納在菩提涅槃兩方面。三乘都有菩提，都有涅槃。

講到五濁，就是障礙三乘人之菩提涅槃，這樣仍然是要遷就他們的欲性，佛如

果不解除他們的五濁，他們的三乘智欲也無法得到好處。這是出於不得已，所

以三十七道品的四念處、四正勤，都是這條路，一方面是講好，一方面是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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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醜的，你必須知道要放棄，不要接近醜的。下文有講諸佛出於五濁惡世。 

「舍利弗！諸佛出於五濁惡世，所謂劫濁、煩惱濁、眾生濁、 

   見濁、命濁。如是舍利弗！劫濁亂時，眾生垢重，慳貪嫉妒， 

 成就諸不善根故。諸佛以方便力，隱一佛乘，分別說三。」 

這樣就有三乘，有三乘為對治「五濁」故，為你們好樂故，為了這些。「諸

佛」就包括我釋迦佛在內，現在歸納來說就是七佛章的七佛，所有「諸佛出於

五濁惡世」，要講三乘教，就是為了這件事。 

  （有人說：）什麼叫做「五濁」？我又不懂。 

  你不懂，佛就告訴你，「所謂劫濁、煩惱濁、眾生濁、見濁、命濁」，就是

這五件事。這五件事，實在來講，就是兩種關係——煩惱濁和見濁，其餘的劫

濁、眾生濁、命濁，不成問題。 

  既然「劫濁、眾生濁、命濁」不成問題，佛為何又講？這是代數式，講一

種就有五種連在一起。劫濁是時代，即是減劫；煩惱濁是眾生歷來的習染；眾

生濁是果報；見濁是現在與往昔信仰宗教種種邪見而染得；命濁又是受其果

報，壽命短促。「如是舍利弗」！如是「五濁」的關係，「劫濁」一到亂起來，

眾生就「垢重」。這些眾生即是一乘菩薩，一乘菩薩的罪垢，這是染垢，他們因

有罪才染，染垢非常嚴重，「慳貪嫉妒」，這是「煩惱濁」，也包括「見濁」在

內。「成就諸不善根故」，這些就是罪惡，生了根，無量劫以來都已經有。 

  （有人說：）「若說無量劫以前就有，他們從前有些人成佛，有些人成阿羅

漢，有些人成不退轉菩薩，有些人成辟支佛，他們的不善根應該可以解除。」 

  不是呀，不善根隨時生長，它不會客氣。所以諸佛以方便力對付它，就隱

一佛乘不講，因你聽不懂，為你「開佛知見」沒有用，為你開權顯實都不可

以，就把一乘隱瞞，就對你講三乘。三乘各有不同故，名為「分別」。種種法門

不同故，又是「分別」。 

  佛講開權顯實以後，在二十五頁第七行還有幾句話要交代： 

「舍利弗！若我弟子，自謂阿羅漢、辟支佛者，不聞不知諸佛 

     如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非辟支佛。」 

這段文這樣講，也是迫三乘人要信一乘，一定要放棄三乘。如果不放棄，

又不信一乘，即是不接受。這怎樣處理呢？只可這樣講，不放棄三乘就不算是

佛弟子。不算又如何？那就不管你了，不算就是你自己的事。 

「若我弟子」，這個「弟子」通三乘人，兩種小乘人，一種大乘人，總屬權

教。「自謂阿羅漢、辟支佛者」，即是自己把自己當作是阿羅漢，又把自己當作

是辟支佛。這裡應當還有一句是菩薩，把自己當作是菩薩，高等菩薩即是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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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佛說：即使你是權佛，都是如此。今日我對你們講以上七佛章，你們就裝

聾裝癡，一個叫做不聞，一個叫做不知，不聞又不知。 

其實他們不是不聞不知，而是不信。他們不是聾的，哪有不聞？他們又不

是癡呆，又不是癲狂，有什麼叫做不知？他們不信「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

事」。這裡講的「菩薩」是指一乘菩薩，諸佛如來志在教一乘菩薩而出現於世，

正所謂「開佛知見」，令眾生「悟佛知見」，這就叫做「教菩薩」。 

  這段經文裡沒有提及權教菩薩，只是提及阿羅漢、辟支佛，這件事是一個

很大的缺點。這個很大缺點，是誰把菩薩略去，簡直不提？這是一個很大的過

失。 

  這件事可以這樣講，那個寫經的人，或是譯經的人，他的知識不足，膽量

也都不足，對於《法華經》未有充分的認識，所以他就把經文所講「但教化菩

薩」，只把菩薩當作佛志在教化的一類人，就不志在教化阿羅漢、辟支佛。這就

解錯了，不會有這個道理。因為佛講三乘是方便，菩薩屬於三乘的方便因中

人，假定有佛在那裡，都應該提及，即是四聖都應提及，即是說「若我弟子，

自謂阿羅漢、辟支佛，以及菩薩、諸佛」，即是四聖應該是要知道。而你就說

「不聞不知」，你不知道，我現在對你講「諸佛但教化菩薩事」，就是不讓你裝

聾裝癡。我有一句話可以驅逐你，這叫做逐客命令：「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

非辟支佛、非菩薩、非佛」。這就是逐客，不須客氣，你一定要知道一乘。 

  這裡講到知一乘，很多人自己都未有那麼聰明地說：「佛陀教菩薩嗎？可能

我是菩薩。」你最好是這樣講，只怕你沒有那麼聰明，也沒有所謂；就算你是

沒有那麼聰明，你都要聽佛今日講的話，今日講的話就是一句「諸佛如來但教

化菩薩」。 

  你如果是糊糊塗塗、渾渾噩噩，那又會誤解為：「佛專門教化菩薩，就不關

我的事。」這就是渾噩，再加上糊塗。 

你若是精明就會想：「難道我是菩薩？我都可能是菩薩。」這樣想就有福、

有慧，有資格聽《法華經》，這就是聰明人。 

  如果不是這樣又如何？不這樣就拉倒，無所謂佛弟子，就驅逐他出佛教之

外。他會變成什麼傢伙？他是什麼就是什麼，他是阿修羅就歸阿修羅，是天人

就歸天人，是外道就歸外道，是其他的凡夫就歸其他的凡夫，關佛什麼事？ 

  佛之前全部都承認他們，這件事差不多打了手指模。佛承認他們是阿羅

漢，又承認他們是辟支佛，又承認他們是菩薩，又承認他們菩薩可以成佛，即

是有佛。佛現在一句話就全部消滅，不承認，另外重新開始。另外重新開始的

條件，就是一定要知道「諸佛但教化菩薩」。 

  （有人認為：）「這件事有點強硬。這樣強硬，我有份嗎？」 

  有的。你如果知道佛但教化菩薩，當然你有份，真是趕你嗎？不會趕你

走。你又算是什麼？算是阿羅漢、辟支佛嗎？算是菩薩、算是佛嗎？那又不

算，不過只是不趕你出去。 

  為什麼呢？你知道你是菩薩，還有什麼阿羅漢？有什麼糊塗辟支佛？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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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麻煩菩薩？還有什麼愚癡佛？所以又是沒有。 

（有人說：）「這兩種講法都是趕我們出去。」 

  是呀，老實講都不怕，兩種都是趕你們出去。不過在後來這樣講，是趕你

們之前認為的那個地位，這是趕你們；不過又可以收你們回來做一乘大菩薩，

佛就志在教化你們，這句的意思是這樣。 

  這件事很容易講，假若那個窮子回來看見父親，又認不出是父親，父親若

對他講：「喂！你是我兒子。」他會說：「為何說我是你兒子這麼奇怪？我向來

都不歡喜認父親，你又認我作兒子，此事做不到。」 

  父親說：「做不到嗎？你就不要在我這裡做工，我的廁所不須你洗，糞便又

不須你擔，地又不須你抹，不須你掃。這就沒有交易，你走吧。」 

  他說：「不好了！你這樣來趕我走，我又沒飯吃了。」 

  父親說：「你想在這裡吃飯，是嗎？可以，你要接受我的條件，要好好地認

父親，一點問題都沒有，你自己本身就是大富長者的兒子，看你是否答應，你

不答應就背起你的爛包袱走。你自己就要想清楚，三思而後行。我也給時間讓

你考慮，你慢慢想，墊高枕頭來想才說吧。」 

  窮子心想：「這件事就進退維谷，真是很難。認他做父親又很吃虧，誰肯這

樣做？他說一定要這樣，否則茶都沒得喝，他毫不客氣。這就很艱難，他如此

強硬，我打定主意挨餓吧。」 

  這譬喻是說聽《法華經》很難，那些是聽《法華經》的人。現在我們聽

《法華經》，我們又聽到七佛章裡面講開權顯實，但我們連權教人的資格都沒

有。這些我們不必理會，有沒有權教資格，不成很大的問題，最重要現在聽

到，現在相信，就知道了。 

所有諸佛都是這樣做，難道我們釋迦佛就不是？「但教化菩薩」，我們當然

就是菩薩。我們既然是菩薩，佛何時教我們？ 

  關於這件事，我可以對你講，佛比我們更緊張，就如父尋子更急於子尋

父，我們何須擔心？佛何時教我們？何時為我們開佛知見？何時為我們示佛知

見？何時令我們悟佛知見、入佛知見？這是佛的事情，不須我們擔心。我們首

先要承認這件事，承認自己上當了，受持了佛的三乘教。今天講起來，也不是

完全上當，有一乘菩薩的地位給我們，哪有上當？ 

  有人認為：「這件事很難捨，我已經證得阿羅漢、辟支佛，我又是大菩薩，

我快要成佛。現在強迫我捨棄，這件事等於把我的頭割去那麼嚴重。我寧願棄

掉頭，我的頭並不重要。佛叫我把果位捨棄，我怎能做到？」 

  這好像是便宜的甘蔗尾，不捨得丟掉；也好比養豬人沾滿豬糞的帽子，不

捨得丟掉，寧願戴在頭上，雨水、豬糞淋到滿身滿面，你若叫他放棄帽子，此

事他就覺得比抬泥土更辛苦，他不會放棄。 

這就很難搞。所以，這個開權，非常之困難。這是佛在世的時候；如果佛

滅後，就更加困難，因為佛滅後，受持此經，讀誦此經，解說此經，是人難

得，未有一個這樣的人，徹底對你這樣講，就是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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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寧願渾渾噩噩，把《法華經》當作其他外道經來講，把菩薩當作普

通菩薩來講。佛說「但教化菩薩」，那些人就以為是教化權教菩薩。 

權教菩薩幾十年在釋迦佛座下，佛有為他們開佛知見嗎？佛無量功德有對

他們講過嗎？佛並沒有提及，這即是說，權教菩薩是方便，權巧對他們講，騙

他們，別以為自己真是菩薩。 

  現在他們如果肯信，他們就是菩薩，佛隨時為他們開佛知見，人人都是菩

薩。這次，不論是阿羅漢、不是阿羅漢，你即使是一頭豬一條狗，只要肯信就

算是菩薩。 

  按照這樣講又很便宜、很合算。你說一頭豬一條狗都可以，阿羅漢反而不

可以，權教佛都不可以，豬狗反而可以，這巧妙之處又何在？ 

  因為豬、狗下賤，現在突然聽聞到如是妙法，佛又許可他們有份，他們就

歡喜。而那些四聖轟轟烈烈呱呱叫，不肯捨棄，就沒有他們份，這就相差很

遠。所以四聖就不及普通的豬狗，就是這麼奇妙。 

  （有人說：）「你去哪裡找一隻豬、狗來聽《法華經》，能信能解？這只是

說說而已。」 

  事實上確是如此，去哪裡能找到一隻豬、狗來聽《法華經》？人都未曾會

聽，阿羅漢、辟支佛都未曾會聽，連權教菩薩、佛四聖都不會聽，哪有豬、狗

會聽？這只是假定來講。你也不會說：「佛這麼了不起，這次強迫他們生信。不

強迫他可不可以？」 

  不可以，這是最嚴重的條件，就在這裡分開是非黑白，分開權實真偽，分

開了，還有話要講，那就更厲害。 

「又舍利弗！是諸比丘比丘尼，自謂已得阿羅漢， 

是最後身，究竟涅槃，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當知此輩皆是增上慢人。」 

佛又對舍利弗說：我告訴你，你不要把那些阿羅漢看得那麼重、那麼高。

你也是阿羅漢，那些比丘、比丘尼，那些優婆塞、優婆夷，自己認為自己是阿

羅漢，自己的阿羅漢就是「最後身」，不會更有身，受完這個身就完結，「究竟

涅槃」，永遠永遠涅槃，不會再受生、受死走回頭。這樣你就止步，「便不復志

求」一乘菩提，以為一乘菩提不關你的事。 

舍利弗有這種見解、這種執著，就不再發菩提心。這裡說的「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是一乘的菩提，不是依照從前那樣講的佛菩提，從前那個是權教菩

提，你即使發心求權教菩提也都不中用，今日也是要為你開除。 

「當知此輩」，即是這一種人，「皆是增上慢人」，沒有一個是阿羅漢，找一

個阿羅漢做種子都沒有。你以為你是「阿羅漢，是最後身，究竟涅槃」，不會有

這種事情。事實當然是這樣，下面又有一句經文講明他們是增上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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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者何？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 

如果是阿羅漢，會決定信。現在你們沒有一個相信，即證明你們不是阿羅

漢。再講廣闊一些，若是不退轉菩薩，他一定信；若不信，即不是不退轉菩

薩。若是權教佛，自己以為自己證得菩提，若不信此法者，亦「是增上慢人」，

不會有什麼佛。 

  這一段與上面那一段，都是強迫他們信，道理並不一樣。前文是要他們

聞、要他們知佛「但教化菩薩」；這裡是要他們發一乘心，這又是一個條件。 

  不發心又怎樣？不發心就不算是阿羅漢，不算是權教佛，不算是權教菩

薩，什麼都不算，只是增上慢人。這就如上文所講「非佛弟子、非阿羅漢、非

辟支佛」，這是講發心，這個條件更嚴格。 

  （有人說：）「糟糕，我聽《法華經》聽錯了，我加入這個法華會，真是進

了狗籠，這回上當了。」 

  他說上當，其實也不是完全上當，自己就要考慮一下，老老實實發一乘菩

提心，求一乘佛道，不要耽擱在三乘裡面諸多做作。這句就是開權，老實把自

己取消，佛已經把他們取消，大家知不知道？ 

  （有人說：）「佛沒有講明取消我！」 

  這真是笑話！佛說：「如果你不知道『但教化菩薩』，就不算是佛弟子。」

這時不取消，還要等到何時才取消？你就說自己是阿羅漢，你就要發菩提心；

你如果不發菩提心，把你當作是增上慢人，這又是取消。 

  他就說：「增上慢也都很好，就做增上慢吧。」 

  不要以為增上慢很好，增上慢即是凡夫。不過，這些人自稱為阿羅漢。 

  佛說他們「非阿羅漢」這些話，似乎有幾分勉強。佛平時都承認他們是阿

羅漢，一千二百阿羅漢，現在講一萬二千阿羅漢，人人都是，何以佛今日就說

他們若不發一乘心，即算是增上慢人？這句話不正是很強硬嗎？ 

  佛一定要這樣講，如果不這樣講，怎能令他們發一乘菩提心？怎能令他們

知道佛「但教化菩薩」？一定是走這條路。別以為佛很寬容，我就說佛有很多

方式方法，你知道嗎？你現在上當了。你想一想，我也不對你講太多，這回真

是騎上了虎背。 

  如果是阿羅漢，你一定信此法。現在他們都沒有一個信，佛看到沒有一個

信，就算舍利弗這麼懇切三請，也未信。這樣說，《法華經》有什麼用處？佛費

了那一番心，都沒有一個人信。 

  是沒有就說沒有，有又如何？他們若有相信，知道自己是菩薩，就會表示

喜歡。但他們還沒有人信，要到何時才有人信？要講到下文，裡面有一個偈頌

這樣講：「菩薩聞是法，疑網皆已除，千二百羅漢，悉亦當作佛。」那時候也只

有舍利弗一人信。 

菩薩也信，但沒有表示。如何知道菩薩信？經文已講明：「菩薩聞是法，疑

網皆已除。」這就是沒有疑惑，唯有阿羅漢未見有人信。其實也有舍利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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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未曾宣佈自己現在相信。不過，他在不久之後就會宣佈，這也是皆因聞得這

句話。除了菩薩，聲聞裡只有一個人信。他信了之後，佛為他授一乘記，那些

天、人、四眾就跟著信，這就容易很多。但仍然有人未信，仍未信的就是那些

大阿羅漢，他們的執著較大，他們的地位較高。而那些四眾八部，根本上是凡

夫，像豬那樣，他們一定會信。那些精明人，沒有那麼容易信，他們就精明變

成笨；那些凡夫笨就變成精明，就相差很遠，所以說信是很難。 

文殊菩薩講過：「今佛世尊，欲令眾生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確是

「難信」。為何「難信」？他們證得三乘的好處，佛說這些不真實，即是「難

信」。佛說一乘法很微妙、很高深，是教菩薩的，他們作夢也夢不到、想不到，

又如何能信？都毫無關連，怎可以強硬地要人信？這豈有不是「難信」？開權

亦「難信」，顯實也「難信」。 

佛又講得這麼強硬，即使更強硬都是如此，把他吊起來打都是如此，也不

能逼他們信。那些話是佛講的，他們聽了都還有一番考慮。他們能否考慮到？

這又不能，任他們怎麼思想，他們都不能考慮到。 

證得阿羅漢的人，如果「不信此法，無有是處」。其實這些人都是阿羅漢，

他們竟然是不信真有其事，什麼「無有是處」？他們簡直不信，那些話是騙他

們信：「你信，就承認你是阿羅漢；你不信，就不承認你是阿羅漢，放心信

吧。」他們認為信又有什麼用，太強硬了。 

  講到阿羅漢不信就「無有是處」，他們一定會信。現在的阿羅漢未曾信，未

曾信就即是增上慢人，這些人就不須講，上文已講，這些一定是增上慢人。 

  還有一種講法：佛滅度後又不是這樣講，你不要把這些話拖到佛滅後來

講。你如果把這些話拖到佛滅後來講，就有很大的過失。 

（有人認為：）「我現在來講，又講得很好。你又說不可以這樣講。按照你

這樣講，你放火燒山就可以，我點火抽煙都不可以。不知是什麼道理？」 

這是因時代的關係，不可以這樣做。 

「除佛滅度後，現前無佛。」 

「佛滅度後」，他說自己是阿羅漢，他不信，就任由他，他罵你就任由他，

他打你也任由他，這些沒有什麼話可講。我們就決不能說：「這個是阿羅漢嗎？

他不信《法華經》，一定是增上慢。」我們不可以這樣講。 

  為何又如此寬容，又不說他們是增上慢人？因為時代不同了。時代如何不

同？是「現前無佛」。有佛在世，佛可以逼他們；那些法師雖然是一乘人，法師

不能逼他們。你以為他們認識你是法師嗎？他們把你當作是老鼠，你亂講一

通，他們不打你就算你很幸運。他們說你毀謗他、詆毀他。 

  （他們會說：）「我這個小乘人，我是依照佛教修行，依照佛教證果。你硬

要說我不是阿羅漢，你硬要拿《法華經》試驗我。我老實對你講，這個《法華

經》簡直是外道說的，不是佛說的，你信《法華經》，你就是外道，你不要妄

想，你自稱一乘法師，你的一乘法師是你自己的一乘法師，你不能在我面前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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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挑剔。」 

  因為這個道理，所以就不要逼他們，任由他們，他們一定不能信一乘。 

  （有人說：）「你叫我不要逼他們，我都要講兩句，他們不信是他們的

事。」 

  這就推他們入地獄，你一點慈悲都沒有，你想他們接受你的《法華經》，你

其實是推他們入地獄。我要叮囑你，萬萬不能講這些話。這就要對你解釋才可

以。 

「所以者何？佛滅度後，如是等經，受持讀誦解義者是人難得。」 

你要那些阿羅漢「解義」，難於上天，你自己信就罷了，你不要對他們說：

「經裡說開除三乘，即是沒有三乘，還有什麼阿羅漢可言？」 

經是這樣講，但是你就不可以這樣講。若個人都不可以這樣講，那又怎樣

講《法華經》？ 

  《法華經》是要講，但是不對這一種人講，對他們講有害處，所以要揀

擇。對什麼人講呢？對大菩薩講就比較適合，對有智慧的凡夫講都還有些意

思，你絕對不能對小乘人講。 

  （有人說：）「你說對菩薩講，菩薩也是方便裡面的人。」 

  菩薩雖然也是方便裡面的人，但是他們有些智慧，他們發心求佛道，有一

個菩提心做基礎。 

  （有人問：）「他們的菩提心，是權教菩提心，與實教菩提心有何關係？」 

  雖然是沒有關係，但他們都是求佛道。你現在對他們講：「你這個菩提靠不

住，如果要靠得住，一乘菩提才靠得住。」 

  這句話出自何經？出自《法華經》。這是真的，怎會有什麼假？ 

  （有人說：）「我都不知道。」 

  他未讀過《法華經》，當然不知道，我讀《法華經》，我就知道。 

  （他說：）「麻煩你講一些給我聽。」 

  他能這樣問，就表示他能接受《法華經》，菩薩是能發心。而小乘人根本就

沒有發菩提心，即是權教菩提心都沒有發，怎可對他們講什麼實教那麼高。所

以，「佛滅度後」，這些話不應該講，若講，你就不合法，即是亂講經。 

「如是等經」，即是這種法華經藏，任何人「受持」都是不容易，「讀誦」

也不容易，「解義」也是不容易，難得有其人。你現在就希望那些阿羅漢能解其

義，能受持《法華經》，不會有這種事。 

  如果是這樣講，不要對他們講《法華經》，任由他們，這又失了慈悲。他們

本來也是菩薩，提醒他們，令他們覺悟自己是菩薩，這也是慈悲的一種，為何

要完全拋棄他們、不理他們？ 

  這個理由不足夠，我勸你不要太著急，佛都拋棄他們，那五千退席的人，

就是佛放棄他們，不要他們在法會聽。 

  現在那些阿羅漢，佛認為「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就應該信佛所說，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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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又不信？ 

  等一下他們就會信。而那五千人，佛知道他們即使在這裡千年、萬年，他

們都不會信，佛一定趕他們走。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但我們不必為他們擔

心，糟糕是他們的事。 

「若遇餘佛，於此法中便得決了。」 

我們不須擔心他們，他們將來還有機會，但就不知道是何時，無量劫都說

不定。他們遇到其他的佛，佛就會對他們講。 

  講到這樣的時代關係，我們就很難明白這樣的時代。佛在世時就不許可，

佛滅度後又許可。這應該怎麼講？ 

  佛是這樣講，我們就依照佛所說來講，這些無須怎樣強求。佛說他們將來

可以見佛，也是好的。這些增上慢人，自稱是阿羅漢，將來一定能見佛嗎？ 

  這些問題，你就不要管他，他見不見佛，是他的事情，目前你要先解決自

己的說法對象，你不要以他來做對象。你以他來做對象，你講《法華經》就叫

做開權，你就專對這樣的增上慢人開權，這樣就大家彼此相害，你害他，他也

害你，知道嗎？你就要好好檢點一下，不要亂講，下文<譬喻品>偈頌說「我此

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妄宣傳」，即是這個意思。你無論去

哪裡，你都不能隨隨便便去宣傳，要體察那些人的性格，體察那些人的機緣，

才在那裡講。 

  下面是佛再勸舍利弗生信，若不信佛也是這樣勸。 

「舍利弗！汝等當一心信解，受持佛語。諸佛 

  如來，言無虛妄，無有餘乘，唯一佛乘。」 

這是勸結。佛說：你舍利弗是阿羅漢，你現在聽到我說，你也應該知道。

你未信我就勸你信，信比不信好。「當一心信解」者，就無須思疑；還要

「解」，「解」是只「解」我說的話，不要「解」義，這個「義」不可以「解」，

佛的無量智慧你又怎能「解」？你好好地受我的語、持我的語，這些就是佛

語，信佛語、解佛語、受佛語、持佛語就可以了。「諸佛如來」，所有佛與我一

樣，「言無虛妄」，都是這樣講：「世尊法久後，要當說真實，諸佛語無異」，諸

佛都不會對你講虛妄語。 

  （有人說：）「佛您說不虛妄，但您一生都是講虛妄。」 

  佛說：是的，我承認，我一生都講虛妄。但我現在還未蓋棺，蓋棺才可以

論定。我未蓋棺材，我又可以把我的話語改變，我現在不講妄語，我講真實。

「世尊法久後，要當說真實」，我之前已對你講過。 

  （有人說：）「佛您說自己一生都是講虛妄話，難道您現在又講真實話？我

都不是很相信。」 

  佛說：你不信，這是你的事情，我就是這樣講。你不信就「非佛弟子、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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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羅漢」，又有什麼客氣？你儘管不信。我老實對你講，「無有二乘」，多一點都

沒有，哪裡會有什麼三乘？「唯一佛乘」，只有一佛乘，不會有一乘之外多一點

突出來，這就是開權顯實。 

  「無有二乘」就是開權，「唯一佛乘」就是顯實，這是結文，很乾淨。我們

現在受持《法華經》，也可以把這句話作為我們的「深心信解」。 

那麼，是不是不停地說「無有二乘，唯一佛乘」，「唯有一佛乘，無有二

乘」，「無有二乘，唯一佛乘」，「唯一佛乘，無有二乘」……，好像有神經病的

人那樣，亂說一通，這就算是受持？ 

  這個結文，也算是乾淨，說「無有二乘」，是不是開權？說「唯一佛乘」，

「一佛乘」是不是實？你自己就要想想。 

（有人說：）佛說「無有二乘」，我就說「有」。 

說「有」是方便，就要開除。 

那個「實」，是有的，是實是有，弟子就信，就要受持。你一定要拖到前面

那句來講，為什麼呢？ 

  講到這裡，就講得很強硬，不可討價還價，那麼多人全部都沒有響應，大

家都閉口真言，這個就是僵局，佛說法沒有結果，八萬菩薩就不計算在內。權

教菩薩又如何？也是一樣，都落在僵局中，這就很僵硬。 

  （有人說：）「此事又很奇怪，按照這樣講，佛說法就不知機。為何說佛不

知機？佛都不知道那些人信不信，就一早攤開來講了一大堆，那些人始終是不

信，佛就真是失禮，還說自己是一切智人，知一切眾生的心，這件事佛就不

知，我們就是這樣講。」 

  實際上不可以這樣講。那些人現在雖然是這樣聽，還未信，佛又有辦法令

他們信。佛有什麼辦法令他們信？佛有重頌，也有孤起頌，佛又很耐心，他們

不信，佛就無論如何都要多費唇舌。 

  講多些，就可以令他們信嗎？這件事都沒有什麼把握，佛也沒有把握，他

們會信佛嗎？ 

  這件事，他們會信，不過有些困難。文殊菩薩已經講明，這是「難信之

法」。怎會那麼容易佛一講，他們就說「好呀！好呀！受持吧，我真是很歡喜，

聞所未聞未曾有法」。若是這樣就不是「難信之法」。 

  在這僵局中，佛在偈頌裡還說過，如果是信又如何。若是信，就連偈頌都

不要，大家都信，還有什麼話可講？都結束了。結束後如果要講，就講流通、

講授記，信受者都要授記，授記之後就講流通的好處給他們聽。將來佛滅度後

的人，知道這些好處，他們就樂於受持、讀誦、書寫、解說，所以就講流通。

現在他們還未信，要講到<譬喻品>才可以算是完全生信，講完這一品只有一部

分人生信。 

 

註：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 

未經遠老法師修改，若有錯漏，以錄音為準。 


